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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媛媛〕

发发哼着一支曲子，独自滑着舞步，在屋里转来转去，皮鞋在 
地板上吱姦 响。她忽然停住问：“那家伙没再来过？”

“来过了，前天下午。喏,就从这个窗户跳进来的。”没想到， 

我的谎话来得这么顺溜C
“怎么的？由 ：-
“问起你。”我提嘴忍住笑，从衣架上拉下件晾下的衬衣，摊 

在床上畳起来，

“怎么的？ ”

“问你的地址。”

,怎么的？* 一―，…— —•二:

“什么怎么的。”发发的脸都绿城，准是。“当俅是不知道了J 
我直起腰，说。 :: ・­ ,「

她徐徐吐了口气 活象条在水底憨了半辈子陶皂 好不容易浮 

到水面上。“没怎么样你？ ” '

"什么？”
.“我是说，跟这路人睡一觉也不赖。、她把双手按在胯骨上， 

做了不放荡的姿势。宀— "

我气得浑身直颤。“发发，你、你不要脸!，.

“干吗这么凶，刚吃了死孩子内？

这时候，爸爸推门进掲发发恰惜溜掉了。:我把畳好的衣服 

狠狠摔在床上。这一切太没意思了，这就是生活和朋友吗？这就 

是我吗？真烦死了，.窗户关得严严的，暖气烧得丝丝晌•…••我总 

觉得，有什么东西就躱在窗外，只要一推开窗，就会呼呼涌进来。



5 可那又是仃2火.

爸爸沉甸旬的大干放在我肩上。.“媛第，交工作了，人闪着就 
要出锅”•宀二「一'''''-/一二 一•一 二。二彳

“你闲了那么多份 强濠出痴。”我顼了*一句.

“你怎玄知道没由'?「；爸爸说9 N好了,‘看这天气多端 去烈 
. *. —■» I .■~ *. , - I ' -, -

士隨反群「怎WT” , ―"…一

工萧吗？独老师的大冬瓜脸;这是纪念革命先烈的£昉…… 

向右看齐！ ”敲队数 朗诵诗，献爱典……随便吧，我般生法图是 

为了听匿演「工義貳繇籌.宜辦：六紅*- r ' .

马达轻巷哼壁。我坐在前排座位上，箝限附着吴胖干的兩只 

韦茸茸的大手也二响盘上滑来滑去。车开得真想、名人絲疚并；、 

换了我，我才不濾寇 君進敢捶丁氏坐在车里，想爲.霭那注奖j, 
只求稳当点，快机 •"'：」—；

就“停车。一爸爸为了拍吴胖^的肩膀，洞菊住入徳煞出
” • < . . \ • ■ . ■• , •• • • . , • i\

头，“去哪儿小讯？ ” ，、

“随便走走、” “ 「;麻：:3

“上车吧。”爸爸的头发被风吹得直打机”一起爰"由陵园 

走走，难得的好夭气” Y/钠 ：

”［杨讯抬起手，..脆子上的手表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至尊礬% 哼,
..- , - --' , . . ' ' •' >、

别觥误了！

i -卷阵门牌地稳除“媛媛变成哑巴了？ 
我扭头瞪了他一眼。“祢才是应已呢!

“这孩子3爸爸责备说。 ........
,T马达又哼喝起来。二笔直的白线钻进読糠底下，好象都鑫上车轴 

上。头上的小急达达直呻，篁面映出爸爸的,龍煮:那次養聋而疲倦, 

就象一辈子没睡觉…，..窗外的侧视镜里映出另一双眼蒔藁義不禁哆 

索了一下，一股凉气顺着看粲底兼逐是怎点亜/可欧布恭也没 

看无呼产没襁•除了两瀨艮睛，•审百线；白线。白线；.二

■初冬的丽光暖洋洋的。；几个挎鬚的纟下爱子期至京，二边比 

划，一边嗜哈笑着。.穿光板羊皮德山老实翥卷不旋歯去植丄兼就“ 

手伸进油兎的领回接寿喔返之前情人岸可［鼠湛小松茗麻是去。：

一 2 一 一‘‘ ' ' '''"'

“媛媛——、婦熒到这边来一一在人齐声喊道。唸 原来是 

市委大院的伙计们，’禧笆穿得花星誘柏,拷着甘现：溺走纪念碑的 

台阶上朝我褶手，姓娘们扬起了花头巾e
“去吧3爸爸说。“等等，一块去看看。”

.我们一上台阶，大伙圉了过来。“林伯伯好！"

"热你们这是在办时装展览？”爸爸说。

“您反对吗？ ”徐猥钻到前面说，今天他穿了件黑色皮夹克和 

一条棕红色的錮腿裤。

“至少我不想说赞成。”

“服装就应该有个性，谁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徐猴说完扮 

了个怪样。
爸歸了拍他的肩臨“让我来看看你的个性。听命令,蹲下！ 

怎么样，看你打起仗来怎么办？ ”

“这和打仗有什么关系？ ”快嘴的王胖儿插了一句。“我们讨

厌战爭！ ”

“敌人来了，你怎么办？ ”

“我？ ”王醉儿精起手指头c "第一，那是没影儿約事•一• ”

“ ^^二呢？ 力

“真要是来了,我R也不是題小鳧。我就是不明白，这和穿一 

两件漂亮衣服有什么关系？ ”

爸爸笑了。“我不反对黑亮，但应该注意美观大方。”

徐簇又把头提过来，“要是対美观的看法不廻呢Y您就T BT
道端令，％换上标准兰制服一套……" . 一

“其实我们令天有意打扮一下，就是因为都覚得自立大老了。 ” 

王膵儿叹了口气。“林伯佐.你们青年豺代怎么度过的？ ”

，叁爸脸色—沉，裝身望着纪念碎° “你问它%它下面躺着一

千一百....”
“五十七位低士，这我三岁的时候就知道。我就不信整天冲喲 

杀的,都是人喫9再说没有恋爱也不会有我f僧I ”
.，伙都笑了。

“好厉害的姑娘。”爸爸说。



“依我看9你们那会要比我们轻松軀，一切都明摆卷用不着 

含類。可我惬 要么干逾没出疑 要么疣君的出膝都込你们安铮好 

T,活着还有什么劲儿。臓,你说和”

我暗暗地貶了下限„

这别夸大我生駝作用，成不賤气侯，还要靠自邕0弥矶计，， 

三力埶 以后芻莽风 你还下灾通爱笑，武和小泰£：走出不

翳應翁*二①】^无伙瀝1了无亂 慈灣演紀念碑后備線臨 

黎九2；立3卷天空，显终支兰了 C占蕊量匾飞过。这段SA 
强汚漫乐，历说有的总家无七偿封即:金M君末乏乌超西会之下 

, ■"＜-?5爺L 來都差不磔■1嘎擾9嗔嶋―

他们価的身影消央在密林里。「

（林东平］.

我俏沿着就网小密电;儂走去。梏计嗖盖着路面；在脚下浴 

飒作响。微风掠迅疏疏盟朗的灰色枝条微微摆动。

很久没来了。这个陵园建于五五给悬我签字枇准的。当时関 

市委书记老韩恐怕万万谩想到，他自巳会成为第一千一百五十八名。 

和他前后死于非命沟，还有范百名教师和干部。他们的名字应该刻 

在纪念碑上9让孩子们记住他们,记住这一段历史。在这长长的死 

者名单里，其中就有蛭姨的母亲。她作为省屋工作组的成员被派到 

这儿，仅一个月之后就死了，死在逐斗大会上，耨说是由于心脏技 

复发。我对不起她，多年的感情不合加至了她心花的黄風尤其当 

她知道我和若虹的事情之后。然泥世界上却没有一个感情的法庭， 

除了良心。可如今辺心治醤类太多了，或莪亲宿»£ WM 
不颗然 我的艮心又何在期？ “…。。或乏不工 再说浚滔一爱窓 

不会有狗二。"王捌L潯縊浮湯演爍卷浮层遥了繚海心之肾 

防轡締凝。:羅囉熟总厶。人,本自 漳历久 春之已度類邠爲 

＜的根亂 某人―＞遒沏 矍＜—玄关1— 
小讯声「以不爱微冽一点不iB典域。想蒙上分定"二m工 

作的黙実馭上,我—壊養窗于璃引慈愛人的注意, 

鹿里没点跖月光旗着天窗無遊短就處了魂亟的而験老式快求h

-3铜球，羡后她系了，依在铜球上睡着了。我给她盖上後子，去

-3藏室拍发了最后一份电报....

-V白杨制擦身而过，这一个个白色的纪念裾应该为我们不幸的 

穴情树一个纪念裨，告诉孩子们8我们是为你们的幸福牺牲了一切。

一早真如此吗？事実往往被夸大了。我们至少留下了爱情的果实，.留

• ,了持久的回忆。

（小讯走到前面去了。几只乌鸦聒噪着，翅膀擦着树梢飞过。该 

本的家伙！人们珍惜的一切你们竟毫无顾忌，甚至以破坏为满后

:■幸好世界如此之大，大得可以容纳一切。容纳是什么意思？也就是 

小褛了？可是象我和王德发这样的家伙能够并存吗？他活得那么有

.吊出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所以说起话来才如此放肆。刚才在办 

公■室的'^幕

\ “……金银河工程的协作问题，基本情况就是这样。”王德发

令上笔记本，探探身子，从桌子对面推过一盒劣等纸烟。

/ “不，刚揑掉。”
（ "另示我有么不想法”，他摸摸发青的下巴，沉吟了片刻。

“新的年度就要开始了，咱们的供应情况一直成问题9能不能改革 

一下？我算了笔帐，如果每月每人的油、糖、肉和鸡蛋都压缩到最 

低限度，靠上周围几个县就能自给，用不着到处求爷爷告奶奶了

……”

“最低限度？ ”

“别急,有科学根据。上回我到省里开会，请教了一位医学权 

成，你雖嚙他那把大胡子吧。,”王德发兴奋起来,他从口袋里摸出 

张报。“报告我都打好了，咱们搞出‘点名堂来，说不定全国都要向 

咱们学习呢……”

我或者花镜，看着那份报告。“白糖二两？ ”

. “人体可以从粮食和高淀粉的瓜等中得到糖分，科学病”

“唔，是/「/•主意。”我摘下花镜，揉揉眼睛。"农民怎么办? 

刚赶上水灾，拿什么上缴？”

“嗜，俗话说，没有享不了的福，也没有受不了的罪。我就是 

乡下长大的，比你更了解他们。你们这些喝墨水的人，就爱感情用

**** 5 一



器一八扌兀,么微 瑯踌"心域般爆事由寻瀰年打天正起匕‘鑑>4
：■ 」；.&」'•・•：•・：.，，/ .- -4-:甘；二”占..，「：，.・；二一厶灯 。；‘，/•二-久 「'一、1一

心叽.必亲，饿死的人就没个数,二、是也2m瓣一"晶周报年"八 

【鹏口上的一次运―最累喜耳變"萍二泮高匸"; ； 

蒞無w，5§OC-二二0凝 

n 芯听区施笑与t型可］号然G経承拉"了? .頓/一 

能聲不散：放心吧。

.热『逗手在桌上澎仁又爵袋堤％ •: 

‘，汨％：签今争忆”段孔；「；..

.我薮上宓戀呆。,蠹黑；縊薄；茗緑二三；渡了二 

£央并査衆於翥飞京壬子；気；：：八一一… 

喉咙潯匹中:怎么J豈拍哈威因好富有 
明人；板不着为‘这之屹、拿毁了后已；亲华，

.1
1：赠黑

■ vc .■ ­ -* ' * 
；j八与Z1八“

v .c. .■ ；：1 ；.,«.--- 
.互守 1£ ；?.'<；..

。Ft .，”［「二 
，;:三彳:夂疝:■ *• 
1.;-' *-:宀

乙一注总港一am篌1 
宾力工三力"激聲 <.」,. 

明人〉।不善滸哀么紘泽菱了音曰我益可以务天.会镇那濠書 

擞检者垩张金祥后同茶多少双携励N谈强 :fl苞紂生二举L, 

爼'瓦滂除的总小玉/逑左大咅忠試以,哈人,義諳我撫渴—一

“我不签，”祐商捽枪物施云报配「 二”汉，旣,…

壬:举用想去声荏桌二鼓了晶•:老立你我浜是诡;等认了

……我•这是湊法痛讀这是上苏的话忠；” 懸 V ..-■螳' 

―那处储、为區命令」1；，「 「m __
包微热土。“至*近不逢/自卞而上礬;.这晶加喻Oi施洋-.

- ■•.■ ■ ■ ■ ■.; ■■■ . !? . .. ■: .- -••・,—」'«:,1.■ 「一 ...，，.——. 

打游击留下的光荣传统。” …….
“既然如此,就应该拿到党娶会上诗卷一下,•听湫薄鮪意见。”

.笑绛孱龍鼻郑k求知紂勺勢績好堂发了 1他毫无淳者

我0产并生m ；”之说。:「「，, > ;. •. ■< .： =」一1一： ：」，, I
高詠R宣曲豢丸黑爲蒜的出藤「酣曲潔在绻蓝根羨玉品，在思：； 

围发布调子葯友新R显着异増玲净、生"忒把關利矗徧襯晨 

:—：一决氏化石上金忑 内I吸热泊車建豪适落承汜取岁’ 

卷「。、f等二*:,冷".:泞:“;i序SW的貰蕪。帀照” ：「线訳洼汽

- >< ?'?，力金*,尊力,」,亍&次謳涯与a1二：

，卜讯走勾白栩寸旁9 fel远处應望

，1「濛亍：：了；’;”:一二,&* 1 毎.

員.浜—.「.与：老浄3：»

' .<''• "J _ " » - 、'' •？；. '.

f 杨讯）「」—：—「—「」「:—宝；.
那边是城市和她。她卷哪儿?一抹薄雾复盖着嘉约可见峋街道 

和屋顶，千百扇窗户在夕阳下燃烧，闪着奇异的光。

我转过-曳 林伯伯正凝视着我，他的目光中含着一种老年人的 

孤鼠

“这儿真美，”我说。 ■

他点点头.

“要不是落叶，简直看不出是冬天。”

"季节的更换总是这样，情情的。”风从他的嘴边吹走一缕缕 

烟。"你看那片云，说不定马上要下雪了。”

我看着表。“该走了，我还有点事。”

“什么事？”

“看场电影。“

二工曲会r .
我笑了燹，没有回答。

“同学，还是本地姑娘? ”【一， ,「一 」 ",

“都不是o ”
“哦”，他沉默了一会儿，做个手势。“去吧,代问个好，我 

再坐j会儿。”

雷花打着旋,漫天飞舞。夜褪色了。我们俩站在电影院的台阶 

上，看黑色的人流漂浮着一块块鲜艳的头巾，沿着我们： 分开又 

合拢渐渐消失在白茫茫的飞雪中。

'”真奇怪，除了咱们，怎么还有这么多人能忍受这种电影，一 

直到结束？”肖凌说。

“就象忍受生活一样，没什么难的。"我说。

，可毕竟是艺术呵。”她从口袋里取出块红纱巾，系在头上。

“我总在想，这些制片厂的人恐怕脑袋都出了毛病・…””

“是国家机裏出了毛痛C ” •
“噓L— ”她把手指贴到%还 四下看了看。“你县大狱还没 

蹲够吗？我是说，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上层去，即使发生一次 

政变又能改变多少呢？纳粹执政期间，大多数德国知识分子部占维 



合作。关键是中国老•■-代知识分子从禾没有形底i个强有力归阶层， 

也门总短屈从政泊上何圧丸,如"抗，J举F超铲 風・户.；”•〕

::哈利次次/产 *：；/*—- C：d/」…「-不
«也也渉不准9方毎："二汶簿心 关成，成吸那学 ”, 

她摇搭头j •战冷迸题但丁

“这场鹫下得挺突然9 "我说。 /：“，一.」、道
肖凌贪婪地吸了口冷空气“我和雪签定过合同；渴瀝的n

意想不到的时候就落。” .一 1」；C
E在哪儿签定的?"我问。： ,-

，號瑞簷e二用电，静手指9m或―：工，—(, 

卜什么时侯？ ” ：；「「一)二：：二、“；：­

*四、五岁。” 二"」，；；，；

'"那时你这么大。”我指指身边走过的一个穿绿棉猴的尘案武 

“那时你这么大。"她指指小女孩手星羽着的-，~图塑料荻其狗。

我们都笑了。 ，：「五宀

，它们没有撕毁过合同吗？ "我又问。 耳濕爭：

卜只有一次。" 耕鼻至県‘游卷f"
产哪次¥ . - ；, ■.. .... “/ -民；，

—建贮今天 我慈劉翳下岁n,对郅了「您意卜 

气>Jg.花在她费论消失。「大自然有这么个明力济餡便割壊/ 

a:勘北 当生软和疑心宀-三.庠，；r.-..>-<'.
X解散尽了「电影院仃口"加二盏秦建送为二片；塔壁也迸 

挖百「.悬学晒賃一：;:［「:：运m咯"」我2 
“汇…贰太素了；'哆槻弊専秣德匸嗎椚湧簿.《豁i書仁：

以丁女地刃上聚睛。“能孫孫右3做个方爹外仔需—荣袭「皆

“西宿「我宜食了"逐一 ：一 • f七至受七皿

宽声点笑。］“気齡源鑑儀混的—4
“.凌” I .鄴场蹿廨繭漑I：—•普急区

，彳：良嗎?Y妁诋下头“沦红了 J. I
「英義;泰钦靜經5髄

1.，:郭之疏:撼送.一
•……宀 d "二；浮人一簷隹陵衿條河；,；2

\ “是的，一切,痛苦和孤独，还有欢乐。加

! “欢乐。”她象回声像地应着。. '

) “对‘欢乐。“ 4 ' •: ■

) 她抽回了手：“優瓜。”

('•我们隔着T非高高的白栃祠•走着，雪在脚下吱咬作响。杂长时 

［冋，我吁谯宼没说话。. 1: ■

I ’ “黄首诗《肖気"・我说。. 」• •

1 她的神情贪点心不在焉。过了好一阵,.她才咬咬嘴属 用低沉

的声调朗诵>「 - -C- . ■： .，;
1 i 天空是美好的一 ■-....- - ■
\ .海水是宁静的， 」

; 而我只看到 “一；1%」“

j 黑睛狗血,泊二--「W；：；"…，，/

“黑暗和血泊，这都是暂时的。”我说' :“

“只有美好和宁静才是暂时的，那又恰恰是看不见献必

［ “只要你相信，-就能看见。” ，• .… 「:；

她摇摇头,“我可不信通灵术，只有我看见了，才能相信。”

「 “你刚才还在提反抗。7— 1:
:“那是易i回氧”她苦笑了一下。“我首先得反抗自名，河 

惜连这个能力也没有。” ： ■■„ 」，「■「；•

"照你这么说，这代人就没希望孑？, ” ；：

rt干吗扯那么远"吴能.说是我没悬望丁。亠 '­ .

“书 有希望,Y我坚决地说厂“我策有希望，只要活着就宥 

希望？ ” . .... ,、二. ' '

［“我们悬谯：”她在一探将干前停隹。.把半边臉贴在’扌干上. 
嫣然一笑… I ■ '• ■ .■".：, ,

“我和你。* ,；

“我，”她摘下沾满雪花的头巾，抖了抖，系在树干上「让手 

指在头巾上滑来滑去& “谁给你说这种话的权利？’”地急促地低声 

问。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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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你。”

她突然抬起近乎严峻的眼电,“你了際我吗？ «

“了通”

"凭什么?就凭这么几次见面？.

“这是不能用时间来徳量的……”

.“不，不，别说了,.你会他出代价的。”她匆匆灯晩我的总 

从树干上解下头巾。“时间不早了:，走吧。”

雪停了。水银灯光映在雪地上,闪着兰.幽幽超光。她咬住嘴属 

直视前方，步子忽快忽慢，磕磕拌拌，不时踢的一股股雪尘。在最 

后一棵白杨树前，她停下来,默默望着我，目光中含着犹豫而哀伤。

“咱们会手吧，”她说。

“什么时间见面？" “；笔—"I "
“不见T, ”她把目光转向一边，“永远矛:甕・2,柒工

“别开玩笑。" 。:：

“我没这个兴致。” 「：—二

，“你怎么啦,肖凌?;二： [ ' :"…」
“别记恨我，别……，如勺嘴唇穿凄了二下:“魁前头快步走 

开，渐渐消失在前面的降口。— 「屮”」？

我在雪地里站了很久。一场恶梦,它験法开通击，「艾怎么草 

草了结？我爆了把雪9贴在脸匕凭雪水一滴一蒲油挑脖子里。风 
在远处打着忽嘴。不，风就在我的头顶上，卷树階之间:沿著二） 

固定的方向「象条无形的手臂」抱住了这个可兼的世界。身的，它 

是看不见的C只有黑暗和血泊……我沿着一棵那白杨走回去,用手 

抚摸着每棵树干，上面或许还现存着她,的体温吧9 
零度，是W和冰-«••••

我劈躅■地走着。狭窄的街道，歪爲的房屋，挤压得我透不过与 

糸，我:七一芥电线彬亨站住。前面不远的地方，.二二 …； 

话。怎如工白华僦L”「憊制匆朝我这送簪了一. % 1后至低营 

音前白，上了句什么。白华段之地的媵，羽潴彩盘走去” 

,嚓遨 闾后的一切被转库来.李新'Q潴-的呼短行着…率刺来的 

灯光和肪粧的黑雪♦一•,我扶住电线杆，恶狠猖地骂了一句。、

- 1 0 —•

、.,『夕她的体端是

一男一女正低声说

£皆磔）

,段託懑江段險薙啰次落 头市的一端#夫君也須，忒茎託走去, 

粧—岁爱泰 谕陶證工遇―云有门厂求救的手，豳 

楹藪不了翔:，愈腾縛霽于尽窕?总该嚮手点定西,皆下一丝温尚 

…点长埶--:.••■：：瀆氧 緑熒总储匚匚曰I心„了 O落的浪头夏 

誌在上面。窯然慈的星星呷,兄美風让我在你们光苦劳 

及的地方找到一坡指身之總喀I、
我嚣遴检心公谖，證一號辔:雪松芈遮住的长榛上坐下亮这里 

幽静鼓了，經听見风以糙赴村落雪的声音，呑偶尔几声远处汽车 

嗯汽喙拍的一声，一顆蕊色的松果落池9滚到我的脚边，我用鞋 

怂彝然城招•^魅浒•盘
小 噸:是小肖「「蕊然南人搭感 吓了我一鼠 原来是“二踢 

苧“，鹤欝健着旁迎不远的第一张长海 脚搭在扶手上。“这回又

装没密传，後头叠醤燃松后面盘端逢致的犠匯楼房。

能落葢発货檢定到竅索蕾，生出了一段难闻的酒气。“没去上

祗嗖fa 4
莪沿着他”

«整盤喰，喀為指假杀，三十八度六，靄麥清芝濃达°乃他驟 

起艮 鮎的大折霊TTo

«我在於更翻近说速治萼悌这静办法。=

“说叠■够俺35超忽然收釘笑容。“你为囈不去上融”

。你管楝C a

“嗜，到莎了和&喧钙藤蕤餞这回谖一块熊急风 来 再陪 

届若喝一貳»徵烘袋里齣半瓶混在空中羌了思凄了过亲 

投覆地站起来。“你要干佇么？”

“购厂里人都说你超尢哈枣不在乎,颉食喝桢酒咋就惊 

君密 ＞范乾読充血的隈唸伴手想搭在我肩上。我一闪机狠缓 

抵了仅~记耳卷仕滂了瀨 覇地下当了后帝立的蜜弱同我送过 
总装气縛度翁发爲工的三擦树地往后涔茨后犠变W銜的铁 

疆栏工渾嚟要让你我回头9看马壬容是不是三只眼……”他喘着 

粮气说。



“嘿，咱烧香磕头，总算求着佛了，谁是马王管？“忽然，外 

面人行道有人搭话。. ■

,我扭头一看,长出了 口气。“哦，白华,帮帮忙9他有点病。

“我刚出珍回来截了半只骼麗.敲了口衛累是有点累.不 

过实行草命的人道主义黑。Q径L纵身跳进梭也 拍拍“二踢子” 

的肩暦。“老弟，哪儿不对劲儿呀？ ”

"别碰我！ ”“二踢子”触电提地跳开。

“羊角痫。来，咱倒这边检查检瓷，“白华揑住他的悠礴把 

他施到就丛后面去。

“白华，扶我一把，我头晕。“ 一
白华的嘴唇初能似乎有什么东西压得他喘不上气来。、终于，

，,他伸出胳膊，我依在他肩上走进一条昏暗的胡同。, ,「

“放人通”我低声说。

白华哆索了 一下，没动弹。

“放开！ ”我粗暴地推开他，转身鬼开。

路灯一闪一闪或到处都港泥猿。；"

6

“放开我 小心你的脑綴”“二踢子”嚎叫着°.

“安驚罵 野球吗？打旌 腰子?不懂脸臃子？废物……”

崇後了，我也花鳧左冲涿冰紈铁栏杆上。一翎都完了，他还站 
卷融利」栃弱吗？恨我吧3恨吧；迖栉会好一些。风米空中呼氮 

天那会黑，雪河么事 多處烈的对比冴。我吴涓硬着头皮走下去， 

冒着寒屋的冷齬初理心;減严,在愁的尽头为自己立一段小小蚪菜

♦*寺• ••••««

白华捷着手走回来。“总算打发了。”

“弄死了？”

“野几的话，不过悬録了下巳要了环儿，好歹能爬図窝去C ”

我们走到街上。雪正忑融化，银白的世界被敲得肢离破碎，你 

本是什公仍要好干什么

五
“"到我那儿去坐会儿

“太晚了；”

“險不起电？ ”

我搖摇头。

“你说句话吧，.说吧，

“白华,你算重我吗?

“那还用说。…

“尊重的直機意思潮号,務不想听的话3 ,你不要说……”突代 
我看见了他，他站在不远的电线杆下盯着我忆 我的心猛地收缩了；

幻影总要结束也 那就结朿吧，我不在

”白华说C

我准死跟你一辈子，你信不？ ”

［林东平） ,,
六占-十分.覺委扩大会议开了整整三个小时。 U

“二…两春月来，猶门整天在这儿号..省里的项神迟賢 

领不―应管处在混乱中。”王德发.下犯了,畳? 

持去, 「猊下军気地方工作的经卷不超市的人灰铝沃施

佰”二!—票架在两岩之邑这—险枪与，它 

4上…:―冷，片—宗局，—郭.来是父日予 

；―「「"上云合河一记部打卷続碎，转疏.受注送木。也打小 

— 二…一、邳处更浸着—筆迨邱仿冒装号 

〉；：；"— 人的思想是很难看—乐担进泡售” 

…―， 

/鎰器籌第K濃黑"

鹽学器S*蠶聚―林 

主任跟大巴辞』”我说“去卒冒顶死伤二百多人这在 

全藁露義蒜喜见的；.坑道6M手复了'”顶的

一 1 3： 一 不単第二十九坎



一个矮小的人影手脚麻利地觀过长椅「绕过庞大的立板 旋开了礼， 

堂角上一最平时•从不尹巻底小铁门，.月光清清楚證地茨出了他花胃 

就 花白的头；徴许弓含巴当夏令、他分容一件夹背心。

第二天，我龙藪堂帮盲卖花生光的老头发生兴泛 色那花白的

.头深深地全君双腿之间，突膏心紜若几根线丝,手指神经扈地敲着 

年 /膝盖「偉然有人走还 扔下五分钱硬吼自己湾腰拿走一包花生米: 

白天看来，三一堂已经成了废墟。它那虹一样闪斑峋彩色被瑜
鬻藍磐葺僭美丽的大理石柱子止，疾热红凌蠶 

M笈的尸兀则时衩风撕下一两块未满地顔着5 ；可是夜幕一路故 

专产就象戴上黑色的面纱复活了。黑洞洞的窗门/如怨如诉曲皐' 

室风:在长疯了的夜来香丛中漂流的蕾火，使教堂邻近罕见行人: 

建狎气氛多少竅响了我这无神论者的情绪.以至伴我竜光

153*可葯逐謨;纟烯从前%常森抑荡籁挫的歌《|贏 

急事而後將标鵰 未能同上帝与效憊_宓从会堂淸衿由丰环法 
叵/笠纵然灰冰工甚至一连几夜地喜^蒸：7 

，…械产.边这个小单房的第四个晩上，我突然从梦中惊啜伊 

tx 一碎賣暨E久久地、百那也凝视着我。翻登起泵義 

f 1国1、二次都很正常。也许是月色太好、太严常了，倖長享度 

子出恐占上岩叶窗，一阵音乐滓流电滂遗总会變来浮运 

宙物就人为了 3正是它£每诙把领进夜来香巫生曲伊翎見.i覧9 
光的红卫先号及一些再也记不起来的怪诞的名景: 

…辞日学牖门,情情走到长廊上。言乐象專約手払 

了个也毕引我創去。我夢遊地来到了大礼堂边上。终于,我看见在 

物堆中居然有一架大钢琴,把它的演奏者掩蔽在阴影中.」- 

使-霑%普工丝诗的音乐？如果有所谓天园的总此时，天 

氏 2屮.然防替身栓疯安后的头L
褊不觉得自己稀在了。从芯i 厶L

用的禽落，音乐招来无教活泼的精灵，环姿，m‘d'"、 

督.壬气振荡着§落叩随着旋律养躋我，心農可盡，農 

中，彩要燧沉默无声的躯壳，奔跳到一个只有屋黑詈

乐丹嘎然而出教堂那警的屋顶似现在旋转：讀盘

[ "X* »

9

也不能惊动他。

,我拿起一包花生米，借故问旁边一位当地人'“这个老头住在 

哪？ ”
’“现在很难说住在轨 从南i直住在教堂皇 当了三十多年的 

琴端嫩 有人说他鬻了钢琴一天也活不下去。可是你嗚 他在这里 

卖花生与一年半了，居然活下来”

侬居然活下去了？ f拿一小历卷来汕光涔照耀其他二十三小財 
解— 当令新下薛币* 我養得满脸邇红,或是我又不囉

,我怕会编辱了一位艺术究国敏藤而自尊心,

从此.每当会写作搞得迟了，将到老人米的时凡 我一定燈了 

灯。为使老人放心,我情愿坐在黑暗中等待音乐家兰色的波涛抗我 

托去、我听见钢去翻抖著，歌唱着，教堂頓时明亮起来c所言破烂
,不疡滤b发光。花香诙动开来 四下弥漫，连星星都関n地翳荡 

'慧瓦。夜这样生动而且鲜明，是因为老琴师用魔术的手指在音乐所 

到之电灌输了生命的欢欣与真情C
中秋夜9我和几个朋友谈天，回来时E近夜半。我索性不开灯， 

宁立在窗前等待，这似乎已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内容。我相信要 

没有老人的演奏会，我一定要失眠了；

“咕冬”一声闷响把我大大地吓了一跳，有人捽倒了*我“砰” 

地打开房门，三步两跨地奔过去。也醤我仓衣间弄出很大的声音9 
礼堂已不见人影。那扇小铁R没有美好，勇7■沌下。叔.六大的营地 
窗泻也来旳月光那样清涉我西上弄清了丄豆中突横法--堆值爾 

那是居委会今天来拆下的一枕材料，.准喲是盖宣心出巡巡 

太性急,被这叁该死为隣時物坤但'『C
第二天。有人来代老头卖花生去」"告揖我，老人—奈 

还不轻。我决心插手为老音乐家骞忙了。我召集几位青年朋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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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车从当物堆的灰尘中拯救出来一移到便门边，就靠在落地脅詛 

我湛至想摘来一束盛开的夜来香花，放在虢琴上 可是我協老人受 

不了这么多的惊吓。结果只是把我房间里那把:一无二京靠背才羅 

下来。

…好几,寂寞无味的夜上过去了C下弦月刚刚靠上木瓜也小铁 

口发出细徴的“吱吱”声（经过一星期的完全封闭*它生线智）瀚. 

触来，孩子似的把耳朵贴着门缝，老人会怎么想呢？也许，是； 

.帝发了慈悲吧？」 —— 」「，一

■:琴，、琴？ ”一声绝望的汨音使我手足都冰冷了。

警族華駆也赶到礼堂。段者就図意地慈住了。为龙提式孤发 

的铜落J:,而尧人却扑倒在杂物堆中邠刚清理出来和坐降.

,B愛力地診立老A.但硬和上半身,发现做手工;,度七号E淤， 

23针门引号£二关生后厚的花碗氤曇示求黨螭中提过班副和 

立;f ［人志广而不;忌卡*1砲那喝.“他曲越琴攧声了 g兽义 

郛#ii］；r于席洁给巴巴炖说「“不‘絶；不,我: 

一…二:二、二—「丿―得在他手憊发痛，可录割完全没有 

上，­ ；：，；—…除我去片性「她在窮至

母产和磅磅丝绊塚巒缺骼憊的桌椅方 

黄媪羨工5人具叫人y晩身子热切地受前緑双踪勁扑載； 

.「我们到了套琴虫;—一；」.

:在哪里呀？快带我去L ”老人送声催假我、’」.
』閲豎句号他?臉,卩又沉繭地低不；只要潛―三 

.”出旳眼晶妳异样闪闪发光的眼自射茫然机神通满无童偌 

左洞八。. ：■

［,我紧握缸的双手，於他引到带盖匕，"人—V匸 

雄芹没：.且悲岭。Q江王M地摸遍一力」U 
了./慕,顿伤。我気得冰冷的铜釆在他手指嫌2 
满《衣尸厂对豕一位较懸的少女在爱丄热情的抚摸下法屋不妥9-

《今天》丛书出版予告

本刊准备自今年九月份起陆续出版《今天》 

丛斐，第一批书目暂.定如下&

《相信未来》 （诗集）

（中篇小邕） 艾珊

《今天 ; 豆農小说选.

具证出賤E勛请注意刊物予告 

者来信选麴。
欢迎各她读

食指

《波动》

《。人》铀辐梅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J "--- r -亠’

我看•老人快站不住了,于是转身去拖那把椅子。就在这时。钢 

琴发小 声长长的叹息，告别他也回答了老音乐家那痉季的双手和 

衆贴着爱键的脸。

.我弯下腰，想扶起老人。可是迟了，谁能扶起熄灭的生命呢？ 

为了老音乐家的一生。我愿意有上帝。

一 1 6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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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5
没有写完的诗

江

一、古老的故事

我被钉在监狱的墙上

黑色的时间在聚抵象一群群乌鸦

从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历史的每个夜晚 

把一个又一个英雄啄死在这堵墙上 

英雄的痛苦变成了石头 

比山还要孤港

为了开凿和夔造。为了民族的性格 

英雄被钉死

风剥蚀着，雨敲打着 

模模糊糊的形象在墙上显露

----残缺不全的路應手和面孔 

鞭子抽打着，黑暗啄食着.

祖先女兄弟们的手沉重地劳看 

把自人默无声地垒进墙壁 

我人--次系到这里 

反抗被奴役的命运 

用陵烈的死亡震落墙上的泥土 

让默,，洗去的人们站起来叫嚼

工」

二、受.难

I --

我是出亲“我的女儿就要被处决 

枪口向載走来，一 一只点色的太隕 

才72比：二配上向我走来」 

我爰就L我是祜干的手指 

我是泣上痉季的絮纹.

我禾土地忍受着共同的灾孽

—, 1 8 -



我的心被摔在地上

女儿的血溅满泥土

滚烫液烫的，孩子的汨水在我的脸上流着 

孩子的眼泪也是成的

象是在冬天，一条条小河在冰冻 

一条条河流停止了歌唱

我是姊妹。我是女儿和妻子

我的衣機被撕破

我的头发在飘落，不是落叶

头发拍打着岩石，我的头发是1片海1 
我是父亲。我是丈夫。:我是儿子 

我的大手在头发的海洋土颠藪 

骨节沉闷地响着

我是船鈕「我是被砍伐的森林… .

我乱患林还在粗犷地生长.二

三…嘴短的抒情诗；

WW住声号…：， ，」,・・・• •••

我成了女孩子: .

来到这世界 

在吱吱叫着石子路上 

蹂碎影子 -

我赤脚跑来. .;・
鲜红的血滴融进 ・
露水

■ 象一颗颗红瑣璃 闪动在起伏的胸前:「 

为了辘的心在黎明时开放 

我把青春纯洁的骚动献给了革命 

手臂象洁白的桥

- 寻找太阳
一 Z g一



- K •二二：,二代-y：-
我極怕星里羅氷中靠抖 F
在书贏的林子里戸械的摸索中 菸 

我变成一霧楚星宅占W .

不R1颤抖 ' ■：—

王宅二/」「；•」,■ ； ■■ - ；-.■ 

四、赴 刑

欺骗的风蒙住窗子和眼睛 

这时候，屠杀在进行 

我不能躱在屋子里 

我的血不让我这样做 

我的早晨似的孩子们不让我这样做 

一、我被投进监狱：-.

手锹脚镣深深地釘进我的肉里 

鞭子和血在我的身上结网 

声音被割断

我的心是一团火，在嘴唇上无声地燃烧 

我走向刑场9轻蔑地看着

、.这历史的夜晩，这世界的角落 

没有别自殲择，我选释天空 

因为天空不会腐烂

我只有被处决，否则黑暗无处躲藏一「 

我是在黑暗中诞生,为了能创造出光明 

我只有被处决，否则谎言就会被粉碎 

我反对光明不能容祢的一切八包括反对沉默 

我的周围挤满了被驱赶来的人标 、 

黑压压的，挤满被夺去光泽的人11、 

象死港里密密麻麻的桅托 帆在垂落 

我也站在这人群中. ；：\

我是被甘老的刑法奸磨的所有的人 、

痛苦地看着

一 l
• 、\ .

自己被处决

看着我的血一涌一涌地流尽

五、没有写完的诗

我死了

子弹在我的身上留下弹坑,象空空的眼窝

我死了

不是为留下一片哭声，一片感动

不是为了花朵在坟証孤独地开放

民族的感情已经足够丰富

草原每天落满露水

河流每天流向海洋

象久远的潮湿的感情- 

难道被感动的次数还少吗~

* * *

我被钉死在监狱的墙上■

我的衣襟缓缓瓢动

象一面正在升起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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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手二:尸一一亍 ..三

甘）给生活
我而常W面山谷呼喊，

当山谷送来了我的声音， 

我的声音。

震动了'我府心。 "

二：洛白辞淀「，，

伟大的壬地国9
你引起李義的激情！ ;

. .. <-

给太阳:

你又一次地樣醒， 

你蹒卖花R

给诗人 

你是飞向墓地的老鹰。
- - < .

> ... .". - -

给一位姑娘 

时间并不理会人性， 

但在匆忙的相遇中 

她似乎也给我留下了温情。

给夜晚

没宥能使男人发昏的女人， 

也没有能使女人怀孕的男人。.

给小平的十八岁 *

在多病的孩子膵大的眼睛中

去理解美!

给诗

那冷酷而又伟大的想象， 

是你，改造着 

人类生活之外的荒凉。

给人

只有地球便够了!

给朋友

这软弱无力的双扌 

将变成强有力的拳头！

给冬天

生命

象火柴一样地点燃，

为了温暖， 

为了燃烧， 

也为了烧完。

绐我的二十三岁生日 

漂亮， 

健康， 

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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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船:于

烟

燃起的香烟中辩过未来的幻梦, 

浓厚的云层里掙扎过希望的黎明。 
而如今烟缕仿痴是心中的愁绪, 

正成了低沉的含雨未落的云层。

我施开明亮的玻曉窗，

迎进剂外清凉的晩风。

我多么想留住这逃走的烟缕 

可繇又正是你向我告别的身影 O

吴 铭

食指
从出生落地就高扬起理想的风帆 

我生命的全部含义就是一-向前!;；，

风暴和旋涡中有着最美的青春旷：F 

起伏和颠簸是我生命中注定的摇篦一

我爱桃花染红的江岸• 

爱渔火象流星飞向天边。

谁说这彩虹就是最美的极限，；;.一 

冲被它,，快飞向那理想的港湾f 

活着，永远是一只宜曲的精「 

加大海青天朝夕相伴。下送 

死了，就化作轻盈的飞痣 

为狂飕镇上--道严峻的花边!



一给窜 M.商

睡吧，山谷 ”-L二 **：；：：

快用兰色的云雾蒙住天空

蒙住野百合寂寞的眼睛, ：宀：..：.:

睡吧，山谷 . ：.” ： .： •[2•

快让雨的脚步去追逐风

追逐布谷鸟不安的啼鸣…
，: •■ 一:•.1 J •---. 
：—：：；： ：• ■ - •-

睡吧，山谷

我们躱在这里 ；广, —

仿佛躱进一个千年的梦中. ，

时间不再从草叶上滑过

太阳的钟摆停在云层后面-

不再摇落晚霞和黎明 1-

旋转的松林 「

甩了无数颗坚硬的松果 宀:丿

护卫着两行脚印 

我们的童年和季节一起 

走过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 

花粉沾满了荆丛

啊，多么寂静

抛出去的石子没有回声

也许，你在探求什么

-I-'■,从心到心-

一道彩虹正悄然升起

—次眼潯到露酒

,t-X? ；「二 :

小心夕瀝空色的

萨；謬夜凌信:;冷•学修 ，

' - - - ' ,--: 二
, .., ..: ... ■• \ ■.二 ，....•■ • >

,，用，,先

0
0

.
在举

爲

己

然

一 

掾

自
>

美 

涂 

头

昨



H 子

用抽屉锁住自己的秘密， .

在喜爱的书上留下批语。

信投进邮箱，默默地站一会儿， 

风中打量着行人，毫无顾忌。「 

智意着寛红灯儔卷的櫥轨 

电话冋里投进一枚硬币.

向桥下钓鱼的老头要支香烟, 

河上的轮触响空旷的汽笛。 

站在剧场门口幽暗的穿衣镜前， 

飘忽的舞曲和烟零审凝视自己。 
当窗帘隔鈣了星海的喧嚣，… 

灯下翻开褪色的照片和字迹。
’二7.二

“A

2 8 —

原因至今没有查清。我们怎么能赶着工人再去冒生命危险干活猫崇崇 

曷志n我和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应该有良心力——……

『良心？ »王德发从鼻子里哼了匸声「8关沪侨埶调是遭愣% 

我没理采他，继续说下去。”至宇商品供就也不能不風人民 

落活.这几年生产上不去，原因很多，但关键一点，.人没力气拿计 

么干活？最近，我去过几家工厂，和工人獰傅伯拉过家鵜唸人精 

心啊。关于小恩小惠，我不知道是指伊么，又麓灣给谁了.乩年来， 

我公评多樣目都是不明不百的，去年五千万元的蒸灾款……”

“这是什么意愿？ a王德发族地从嘴上拿下尚侏点燃的香烟。

“会计组长在这儿版 老&你i电说，图項嵌冃不清，嗯？" 

老呂扶扶靈券 垂下头。“我怎么知道？茏七八糟，手续，哼、
:[.二.，. , < - - ,» ,- . . ■ ； ■. / - - - ": " 二一 

■ 一 ■ 」

“那你是干什么吃的？ ”王德发把烟盒往桌上一抽。

"主主任，这个习惟不太好吧？"我把火柒一点点折碎，性豕
二. .1 ■ :二" -、：「一,「 ". ' .. ? - . ' - 

吞地嵬…

“用不着你来数前我！咱们站餐稔行得正，氯哪儿都过得去， 

柏仕妬' 鵠是建会自孫老逬格蜘JU、该急念告6案本報—…

“王主任，请不要把个人成见带到党委会上来”小张愤愤地 

顶了 一句。
'“个人成見？:王德經笑了 一声，〕请闰，林主任，你那套 

至于花了三十万装人民总镶又打哪儿来场* '

-“病一笔市委憫舍的修建费。事老呂说

“每年多少？ “ '

“四十万。力' , '

会场上野段论给融 ・

“看看吧，”王德发往后一仰9摊开两只手。一“祢倒占了一大 

半市委有多少职工？人民呀，良心呀，说的比唱的好听
O脑袋嗡嗡直响。若虹把小讯托付给我 除了母亲的慈爱之外， 

还有一种感情的暗示。小弧长大成大了，.那次入狱变少削翦了幼稚 

的热情，使他变得冷静多了。让人担忧的是，他容易受题人影响“ 

他的女朋友是什么样的姑娘？但愿不是本地的,这里的女菽夫俗气。

­-29 ―

J “二厂：/ 二!,〜二。

、 ' --一 一'/ . 一 .，•‘ - j./T

，宀・ ■■ , - 1一一―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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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媛还是稚气未脱，让人不放心不,不是时候，集中精力。

“…一•八条地毯哪儿去了？两套高级沙发哪儿去了？连省里投 

来的一台日本电视机也飞到林主任家了。”王德发说，

“王主任，你为什么这么清楚？ "我问。

“我攧i调查……”

。不对，因为这些都是你经手办的，前年十月份，我到北京开 

会，你批准动用三十万给我盖房子，忘了吧？”

“这，这••一”王德发含糊其词了。“可住的是你呀。"

“是我但这笔钱毕竟有出处，而五千万的救灾款••一”我说.

“慢着.”王德发掏出 f 小本，埠咋地翻着。“这一笔一笔 

没个差错，别在我头上打主意。”

“为什么灾民们来信，许多人至今寄宿街为乞讨要奶*

王德发碎地拍了下桌子，杯子震得叮喈响。“你当这点钱能管 

那些口子人大口大口喝香油？ I ”
“我没有提到香油，王主任,我们可以成立一个专门的小组， 

来清理这几年的幅目.免得谁担点蜘更.你看怎么样？ ”

“请吧，”他说。

王德发抬起眼皮，死死盯着我6我把目光迎上去，我倒赛看看, 

你能把我怎么样，靠威胁是没用的，一点用处也没有，反过来你錮: 

该留神：自己的神经是否靠得住？他的眼灰喽索了一下，把目光移 

开。

我走下楼梯。敞开的大门下，星星、夜空和湿滋滋妁风揉在一 

起，后面一格脚步声，苏玉梅喘吁吁地道上来.

“会可真不播 我要提意见了。”她说o
“你没走？ ” ”

“坚守岗位喝 这种时候，谁也离不开我位。”她戴上红色的 

尼龙手套，挑逗地望着我c “您不需要吗？”

我没吭声。

“林主任，您怎么不再找一个？ ”她问。

“没考虑过，再说谁会要我这个老头子。”

“得了吧，如今姑娘曲都时兴找老头儿。”

一 50 一

二聶豔次,，毛懑子不懂感情,姜还是老梦 喫咯荘

己来O…丿
:你呢，为什么不结婚？ ” ,辞 小值护"不

“一个人多清静，自.由自在，我可受不了管。”她停顿d 
意味深为地眨眨眼。“磋说，听就您并不悬个规盛，过去挺风流 

取... ”

:匿ktj您别在意，就给您保密。?她跑下台院

“再建蠢车旁；潦深吸了口气:春无总营让你感泞臂， 

其实土冰还没有化完呢，也许这仅仅是一种心灵上的召唤吧。八h 

迟暮之年，往往更眷恋开花的季节。官方消息……

天拉开空门。 一，協m
“散了？，，吴胖子打了个吟欠，伸伸噸度。 工.

“开幵收音相听哄■上什么节其。产用宓 
御艮灯亮了，拨来拨去…帯昱修修闵和”的样板戏。

“关上財我说c 二友M
路灯。呑店。电―；饭吃實噂以豐京麗.

..我闭上眼睛，这是一座多么疏旧时坡市，愁磐噜产1 : 
的寒能难道居住在这士聲也：普寶薯農囁'/ 

曷人民吗？这个形象一旦从宣传回上走下先显何多么艺2生 

三十万元沙发地毯、电视机... 不，这算不了什么9在阶

Ira人、不可信完全平等的。我们出生入死的时候，他们安居乐 
产过銭韬式用暮心虚。再说，"缪* 

該蠶的住宅不比我强呢，.强上一百倍。听听这种口气简直象 

在说黑磬装吩咐陈姨把晚饭送到书房去，然后在洗豐豐? 

子，钻件睡衣，走逬节房。在台灯柔和的兰光下，小抓正靠在》 

发i看书。 >



【杨讯）

；¥抬起头。颗中，林伯伯神门凡扶着铜把手，似乎巳站 

了很久O --
我站起来。“不舒服了，林伯伯？ ”

“家，没什么，有点累了。”他用手擦擦额头c “媛媛呢？“

“还没回来，”

,他走到窗前，拉上窗帘。.“妈妈右'信吗？ ”.

好：昨天来了一封9想线劈回多京去，她正托人绐我办困退手

.他在窗前沉思了一会。“回多巴，妈有遹要你广我边手续由我

来办。”；

“我不施回去。：

“为什么？ " '"
我没吭声;

“因为女朋友？ ” 
我苦笑了一下：把书£开, 

“没差盘.可以一找疝”一
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

“她没有家。”

“孤儿？ ” :,

“我并不太清楚，而且……”

“是她不肯讲？ “

“不，•这种事…..” 一,
“小讯，你应该多为妈妈着想，她年岁‘大了

点土支盤」. .£ ■: ‘ ■.

”乐俗佰走过菊

9
“小讯9你应该多为妈妈着想九她年岁大了；富希望儿子能在 

‘警。二湃过身来，声调有点反常。我忽継得；袍险也平、 

向妈妈要糖吃的孩子？也会为姑娘的负心而福施茨爾」

这时，陈姨把饭端来，放在茶几上.巷身由譲 ,

“再吃点吧。”他说。 ... I」.

“不，吃得很俺我该回厂了；您早点底嘘?，，我姦走 

说o ,* ■ .■-■ • 'W

“这件事再考虑考虑。”

-32

“好吧。”我朝门口走去。’.
■ - ... , 、 ,, < , -

“小讯---- “

我转过身。
“没事，鼠门带上。”他摆摆手，说。

我顺着灯光柔和的走廊，来到门口，刚下台阶，发现有人躱进• 

松树的阴影里。“谯”我问。
…媛媛走出来,脸扭向一毡 气冲冲地朝台阶走去。我芈住她的 

去路,

«去，躱开！ ”

“嘴，好大的脾气。说说吧，怎么回事？”

“我没功夫。”

“什么时候有功夫？ ”

“去问她吧。”

“飒^? 99

;“得了，别装傻充楞了 J” . ‘
,我就然大悟，“壊姣你听我说，••…”

；我没功夫。“她绕过我，窜上台阶。“你以后少到我们家来!” 

门再地关上。
回厂的路上，我走进一家酒馆.。里面烟雾腾鹰，弥漫着一股烟 

酒混杂的气味。一个中年乞丐在杯盘狼藉的桌子之间转来转去，把 

残场剩饭倒进油污的塑料袋里，几个小伙子正在划拳喝酒，喊声震 

耳欲聋， ."

“哥俩好哇……六六六哇.••…酒常有哇…来^哇……”

我要了半斤白干，正想找个清静的角落，忽然一只手搭在我肩 

上。“老弟，往哪儿走?要不嫌弃，就这儿忍忍吧。”,白华擦擦嘴 

巴说。

我在他对面坐下。

:“有冃子没见，来，先干一杯。”他说6
我仃着他。

“咋这副愁眉苦脸柢 有啥事不顺心？ ”

我盯着他。他放下杯子，用指头在杯子上增喈地弹着，领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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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显出一道深深的皱纹。我举起杯一气喝干0 T…
“好样的，再来点儿。”他拿起酒瓶，说。"“ 一

我用手挡开酒瓶，绕过桌子，走到他跟前。他慢慢站起£2；:
“她呢？ "我压低声音问。

他没吭声…’

“她呢？ ”我又问。

“见鬼，老子正想问你。F

“白华，”张•把抓住他的衣领。“你少跟我来这套.

他一把原开我9恶狠狠地眯缝起眼睛。“要是活腻了， 

的吭一声！

“我问你，那天晩上是怎么回事？ ”

“哪天肚？

“入冬的头一场雪。”

“嘿真邪了门儿，老子正没处问去呢，

，，

»

管突突跳着。
“肖凌:“我向前跨了两步，耀她的肩膀。“你为什么要这

-内•“样呢？ ”

・ 1 她垂下眼帘，一颗晶莹的泪珠挂在睫毛上，颤了觐 顺着脸颊 

,二；缓缓滚下。

匕" .”告诉我9为什么？ "我问。

她睜开眼睛，摇摇头，惨然一笑。我伸出手指，把那颗停在她

.一小嘴边的泪珠抹掉。

” “瞧9月亮升起来了。”她愤情地说，似乎在告诉我一个隐藏
你銷奶,,已久的秘密。

帰卜

.三代?3我*

这没啥可遮的盖的，一.

你说说看，我从一个兔崽子手里搭救了嫗 说了没两句话她念叨不

”

力

舒服，让我扶一把，转眼功夫又撒腿跑了……？ - J ； ,

我扶住桌角站稳。大大小小的杯子。白华，闪闪发亮由鍍镶管：， 

白华，在划拳中伸屈的手指。白华。墙上撕搏-半的宣传画。白华 

....我跌跌撞撞地走出去。

我坐在渠填匕凝视着水波中黑动的灯窗，竭力想理漬自己纷.

乱的思缘咚9 一块石子滚进渠里，灯窗摇成昏黄的一片。我攫起/
一把半湿的泥块，慢慢揑碎，在指缝中第落，然后起身朝土房走繋,；] 

我在门上敲了敲，发现门是虚掩着里便推门了门。.她从桌子，；

后面无声地站起漏 脸色苍白，几乎没有任何表情，只是两手摆弄1] 
着一个钢笔帽。尸 」：；

“你来了，”隔了半晌q她终于说。

“我来了。”

“坐吧。

我依然站着。

“看来咱们都不太懂礼貌。”她试图一笑，结果嘴角抽动了三

To她猛地把头扭过去9转向您口。雪白的脖颈上9 一条兰色的脑一 

一"一 '："

»

我抬头望去，“月亮是红色的。”

“真的。

“为什么呢？”

“她害羞。

“为什么害羞？

“你呀，还是老毛病。

“肖凌，你知道我这几个月是怎么度过的？ 

她用手捂住我的嘴。“别诉苦，好吗？ ” 

我点点头。

突然，她搂住我的膵子,信赖地把嘴唇贴过羯-还没等窺反应 

过来，她已经推开我9躱到桌子另一-边，做了个鬼脸。“你就站在、 

那儿吧，我想这样看看你。”

我想绕过去。

“不许动，”她警告说。

・ “划地为牢。”我说。

“比县大狱怎么样？ ” 

“强点儿。

“我要把你关在这儿，”她指指心口，“怎么样？ ”

“那就强多了。” 

我们都笑了。

“这是什么，”我随手拿起摊在桌h的笔记本，“可以翻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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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她一把抢过去，抱在胸■前。”现在不行.禽她补 

充了 一句。

“以后呢？ ”

“一定让你看。"

”里面记了些什么，警句格言？”

“不，只是我的一些想法，还有往事。”

〔肖凌〕

，正午时分，我为李铁军沿着蒸气腾腾的河边走着，两名造总 

近卫団的廉士倒背着E!动步抢跟在身后9炽热的阳光下，几个小伙 

子正没精打釆地在岸边挖掩体。 5:

“说不定明天危孙子们要发动进攻了，”他用柳条在空中抽着。

“让你们北京人开开眼。”

“又不是耨潞给拗L枪吧，我留在前沿阵地。”我说。

“你？ ”他讥笑地报搬^

“别小嚙人，咱信战场上见「”我停顿了一下，突然问:“你 

是强者吗？ 5, . • ' ■

“什么是曝者,不格死：后不？

.“这还不尊c ” . ： 「

“那还有什么，杀人不貶眼？ ”他半开玩笑地说，“你不信Y
戎喬指头C 、
y自们打个斛％ ”他说。 :「：“ ,

我色来到公涕部口。沙袋构筑的工事气跷兰的拿L枪枪口直 

指励方，在後丝滴的蹈率旁,.几个追总的战工正在检查来往的行人。

制工浮彳洪头的石栏柱上天南海北地閒扯起来忽然，李铁 

牢的頂光裳出人耗。

"侬过来。”他指指一个穿兰背心的小伙子，用指头勾了勾。

“过木。”. .

“都检查过了，还有啥事？，示伙子选.

“去那儿？》 . ，； ；「

“进城看看姨妈，她病了。” , ;

- 36 一.

他什么东西都不带，嗯？再仔细搜搜。”

搜查结果：一张姑娘的照片和一枚像章。

“她是谁？ ”李铁军拿起照片，问。.. ”

“我的女朋友。” 一:

孝铁军進起那枚像章，•仔细地看看背后，冷笑了亠声。“就带

着红炮团的像章去看姨妈？说老实话吧。” •

“我确实去看姨妈。”小伙字执拗地说〕

,“跪下！”李铁军在他身后踹了L腿，他冬地跪在地上。”给 

你最后的机会。” •・
.“我说的感^话。" '

“區备告别*李铁军把姑娘的照片扔到他跟前，隨手拔出, 

手枪。「

小伙子拿起照片，贴在胸口,..然后扭过头9脸色煞白，哀求的 

目光从枪口滑到我身上。 " " ."

Ji铁军,.慢素我刚想扑过去拦隹他，,枪响了。

:'•濟这炽热的中午，在宁静的河面上，枪那么响，声音久久回荡 

着。随着每声抢响，小伙字的头都在坚硬的水泥路上磕一下，血喷 

出来，染红了姑娘的照片，淸逬河里…… " ". . '

李铁军踢踢尸体,.收起手枪，得意地望着我惊呆的脸“这回

你躇输了，请客吧。”

亡“你;你这个刽子手，混蜀「我声新力竭地叫喊着9扭头跑 

“了，汨水模糊了整个视野。「 ' . ■ ,

起来！” . .； .. .. ..
片 我揉揉眼睛* 一个戴“簿勸”袖标的小老头站在我跟前。；

•• “起来，跟我走一趟。”他说。

我畳好铺在地上的雨衣,越过东倒西歪的人们，•跟他走进车站

值班室。 ："二 冬…」

・“上下J”他指指办公桌旁的一张橈子。：

我仍旧站着。...

“北京人？ ”他问。

-3?'-



“就算是吧。”

“那为啥天天晚上到这儿睡觉痛” Z

“这是头一次o ”
.“当我是个没长眼的老傻瓜，嗯？ ”他咳起来，用块大手帕掩 

住嘴；咳了一阵，他突然问&“家呢？”

“我没有家，“ 一

他点点头。“也没有亲戚朋友？ “.

“我去找谁?，学校正通辑我。“我暴燥地说，“你要怎么彬 

去告发吧“…•” ■
老头儿脖子上尖尖的喉结动了动，他伸手从口袋里摸出个小纸 

包 “ 拿着。“ 二
0我犹豫了一下，接过纸包，原来是十块钱，一块又萧又義的东 

西喉唸“大伯...." 7’一

“拿着，孩子，别逞强，添件衣服什么的,天凉了，不然也让 

我喝进肚里啦。拿着呀，我还没告诉老伴，她准同意，别瞧她人不 

起眼，心可实诚……”

“大伯，“我说。

“去吧，去吧。”

，潍伯「我再也不信那些谎话了。"我会上书，放在膝羞上 

“可是，这段历史……" ■…
“年青人嘛，总要往前走。记住，任何结论都不基最后的结论 

他绕过地板上堆放的书籍，关上小屋里的唯:一一扇窗户，又绕回来 

靠在一张吱吱作响的破藤椅上。“凌密和你父母认识的时僥我 

正在哈债学东方史，这看来有点可笑，其实不然。"他指指我膝盖 

上的书。“老黑格尔有这么句谕，种种駒存在把自己联结在它们 

自己所创造的历史之中？并且历史作为一孤具体的普遍性而判断它 

们和超越它们……，这就是说，人们很难通过自身去认识历史,而 

处在历史潮流顶峰的人们就更缺乏这种认识了，这也就是某些大人 

物的可悲之处。” 厂

“也是我们民族的可悲之处。：“我说。.

“不对”，沈伯伯做了个坚决的手势。“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 

的，而一个民族的生命是无限的，我们中华民族的潛力远远没有焕 

发出来。也许它是老了点儿，认识自己的觉醒过程因而会缓慢一些。 

但这一过程正在进行，通过一代人和一代人的链条在进行。如果亠 

个国家吹着音调不定的号角，这既是某种歩劝衰败的叹息，也是整 

个民族奋起的前奏;••…”

,铃声响了9月台上告别的喧嚣达到下高潮，叫喊和抽泣声连成 

一片。一架手风琴疯狂地拉着，几个小伙子挽着手臂声嘶力竭地唱• 

个不停。我坐在窗口，冷眼望着这一切。

“肖凌”，来送行的小云轻轻拉住我的手。“今年冬天回来吧, 

住在我们家，我妈妈可喜欢你了。”

“不，我不回来了。”

“那什么时候回来？ ”

“我永远不回来了。”

“为什么？肖凌……”

突然，整个车站晃动了一下，缓缓向后退去。小云的声音被淹 

没了，她伸出手，向前跑了几步，被一股人流挤开。

别了，北京 1忘掉我吧，北京！

7「

’［杨讯］

二薄雾托着紫盈盈的阳光沉到谷底的洼地里9露出了高高的9灰 

生色的杉树林。溪流在看工见的地方喧响，夹杂着鸟儿悦耳的忽嘴。 

镭石的山路旁，野花星星点点。峭崖上一棵老树的枯枝上吐出一层 

嫩绿的茸毛。

肖求试走边采着各种：花。“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写过一瓶乍 

文，长大了作个植物学家，只跟花呀草牙打交道…。。.”

“幸亏你的愿望没实次，”我说。

“怎么？力妳抬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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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我该怎么办?T ";二O个

'她微微-笑。:“我就把你当作一椽狗尾草,:夹公本书里”” 

一本什么书/；.中迂

•—“你女道―

：一，’“《腌录》吗。；：不 

“不，《罗米欧与朱丽叶》。” “ 一.「v ：； L' - 
“那可是悲剧。”

：一；免也许啕如跳逃不脱悲劇呢。、.a ；二3： 「「；：. 

你真这样忽外«'： ；」「,「♦―年产；；-

“但愿不是这样。” :■- . ,, ■ ■...…有:上二「；；［二 1
；「“绝不是，明白％ 1二

■ ，丿.5、.：.

“嗯。” 一——二宀――:；

“要是夹在书里,我只能看到其中一豈xo: --
“不，我每看一页，给你换个地方。"她笑了起来J卷肃獨的

山谷也不得不低声应和着。 ；‘—4二」『

一通清 的山泉切解了石晶，落进深深的直塞;谷底的水潭上 

二扬起自蒙蒙的水雾穿.她站在崖边朝下看着.令摩在倾听那験落妁轰

鸣。几只灰色的鸟儿在泳零工凄厉版网着。/ . V「"三 

“这下面就是死吗？“她拾起知郴凌得浮肃而忧郁。 

我没有回答。 !

“它离咱们很近，”她的眼睛褪色了，阳光在里面轻轻颤栗着 

“你怎么啦？ ”我问。

她默默地依在我肩上，又朝下望了乱“我怕…不一

：,二逹怕伸纭」。二:：「；"：？ -'W匚;*灸二，发’二： 

一二发怕分开/衬蛉谶地说J―一一:"…

不会亂小么也不会使咱《吩开去.”广;」「「匚

“充也不会吗？“ 二三-「1京一 ■1-
:二*手'交「一——…•：一:二―,：：二…;宀

北信任地望着我;T—,次貝；二 -『

我抚摸着她的肩头。“喈们别站在这丿^，:好吗干 … 

煨点点头，转身在泉边蹲下范 望着自己的倒影，叹了口气。

—钝子—

也捧水釘洗脸，扭过头来。“怎么过去？”她问。

,我抱起了她,纵身跳过去。

“我不该这梏 刚才你一定扫兴了。”她躺在我的怀里，说o 
篌有”。

“真的？那你看着我，别把眼晴躱开……好了，放下我吧。”

一级级风化的石阶通到汉白玉屣成聯楼下，后面残缺的影壁 

上四小大字“法轮飞转”已金漆剥読 小庙艮 满目凄然。驮着石 

轴/乌竜沉陷在泥土里，只露出半个脑袋。坑淀的石灶铺满了去 

冬麻叶和羊羹。右配殿坍了一大半，从十八罗汉的残肢鐺中长 

起了高高的.嵩草，微风吹竝；籁籁祚响。应取走迸I加,，里面飘着 

-股淡淡的霉烂味。昏喑中員一线阳光落落正面佛彖那为氏明子丄、

“你好呵，现卷菩萨——”肖凌孩子绘地喊了一声「阴森森的‘ - 

熾寛声匿汽地响起未。，

“这是释迦牟尼，”我说。、

,“印度人“ ‘ 」"、.
• \ -. - . 4 : •

“对" • ■ ' ' 「--

:“释迦牟尼先生"有护照吗？没有也不要県 欢迎你到我们国気. 

兴玩，不过得小心点: 

々「小心什么？ "殺乩' .「”；
卜小；小心我们而宗教跳纭说不定会送你去劳改呢。”肖凌突麻 

樋読 问r源对宗敖感兴趣吗? ”

“不得不感兴趣，我们这些年就是生活在一种宗教气氛中a ” 
我说；丁你呢？“ • ・ ■ ”

“我嘛，现在才感兴趣，”她说着，闭上眼睛。 “但愿在冥冥

之中有个上帝来保佑我们•・••・•”

“为什么不纖萨或光天车？”

。什么都行，只要是个神。”

嚇真信诞？” :，

;不丿我也说不清。”她眨泛眼，调皮地一笑。“我的宗教感 

是实用家的……哎，你看，那有个洞。”

果然，在墙角有个一人高的洞口。肖凌探探头“黑极了，滞 
a • " . . . •



Io

我,

，，

打火机了吗？”

我举起打火机走在前面。洞很瀉 走进"h几步，出现了一帆 

窄的台阶。肖凌抓住我的袖口。我转过头，在她睁大的眼睛里， 

着两粒飘忽不定的小火星。石阶在火光中慢慢上升着。忽然豁寃 

来，我们来到一间不大的顶楼中，里面分放着八个背面模E；兜可

’"哎嗨 这是个什么嵬地方。从高度来讲,是天堂；K： 

上可是个地狱《 ”肖凌挨个打量着每个鬼怪。“还好，它们并不 

可怕，倒是有点可怜，它们准是受了好多苦才变成这样的。,” 

我走到窗靛“你来看，这里是制高点。”

居高临下。残垣断段在荒草中肃也仿佛在缅怀过去的繁翹 

闪光的溪水在懦埼外流边 冲刷着一椽老柏树裸露的根治.兰色 

远山遥遥在雪 .. .

她侧身望着我，目光中含着一种惊班的成份机邛日光抚摸着她 

肩脇 仿佛要透过她的全身照道屈 她或着那块红纱巾被风揪动 

,一会遮住太阳，一会又飘开，我的眼前飞腾着五颜六色的小圜

“咱们永远这样，该多好啊。“她说，把双手摻在我肩上。

我把她拉过来 紧紧搂住她。她的头向后仰去，嘴微微张了 

急促地喘着气。忽然，大颗大颗的泪珠滚落下来。

“肖凌‘：我轻轻呼唤着。

她索性伏在我^上哭了起养过了好一阵，她推开会擦老 

水 不好意思地摇摇头，笑了。

“心星不好受？ "我问。

“你真傀什么也不知道。”她喃喃地说，手指插进我的决 

礼 弄乱了，又慢慢地梳平。

扑U飘，两只燕子从顶树的破洞里飞了出去

“准是咱们打扰它们了，“肖凌说》 •'

“不，是它们打扰咱们了。”

“可这是它们的家呀。”

“也是咱们的家。”

“别胡根”她慎怒地瞪了我一眼 用手常住我的嘴。我用 

她的手.吻了吻。她抽回手，理理头发。“我饿了。”

—4 2 —

我打开书包，抽出块塑將布在地板上铺开9然后把酒、熟菜和 
k果揺好。我又矜出一个小铝鐸，在手里揺了摇。“我去打点水 

员便再拾点柴火上来。 ”
“ "我我去;二务各上，她用胳膊肘碰愈我。“你君，不知怎么

事，一离开你就害怕，我的胆子这么小吗？ ”

“你是个勇敢的姑鳳"

“这些天，我总觉得在变T变得自己都有点不认识了……”

“变得更象你自己。”

“难道有两个我吗？ ”

“也许还不止呢。”

“越说越可怕9那你到底爱哪个我？”

“都爱 力
“你在家滑头。”她狡猾地撒撒嘴。“其实你只爱你心目中的

而这个我又是不存在的，对吗？ ”

“不，这个你是各种各样的你的集合。”

她笑了。“简直变成数学演算了，搞这吆个三头六臂的我9你

吃得消吗?/ ,

f试看也” 「 ;

“我至耨咱们怎么会这样的？走在这条小路上，好象什么事 

情也没,发生，.好象咱们一直规规矩矩地生活，出生、上学、工作、 

态爱…・.福尔到郊外散散心，你明白我的意愿吗？ 5

“明白。” ％ ：：、 ’ ,

」如果让你重新选择生活，你选择哪一种工 

“还是前一标。” ；：;

“因为你没衣付出足够的筏鈕” ,「「，，”• 
“不对，否则我不可能认识你。”

“哦，这个理由很充分。”她满意地点点头。

我们来到泉边。 ，「

“•我想洗洗头；"她嗓身用手指试射水溫。. ..
我袒心地篁着阴沉的天空。“卜心着凉，看样子快下雨了。 

城盛起一支轻快的曲子，摘掉发卡，头发无声地泻进水里。



“杨讯，咱们那些宝贝不会让耗子吃了吧？ ”她说0
“要是有耗子的话，恐怕也该成精了。”

“别吓唬親 我可不怕。来,帮助拧拧干。”我携起袖子，拧 

了两下，她打开我的手。"你当这是搓麻绳呢，还是我自己来吧。”

树枝爲串作噬火光在她的脸上摇晃着,由于光影的变幻，她 

的样子显得有点古怪。

，这扌期鼠不会着吧？“我担心地问。.

"你怎么了a热度是由下往上啊。”她说。

热度。我怎么没想到呢，也许这个热度是此时此刻才感到的，」 
它慢慢地上北 上升。而在这之前，我们总感到很冷呢，这亮一种 

从内心里散发的寒冷,.一种由于需要热量、吸取热量而排出的寒吗 

终于，它们在草吐11凝成露苑在山谷里扬起水雾…。

肖凌跪在塑料布上？打开葡萄酒，把两个杯子斟满，递给我一 

杯。“来，干杯吧。，

“咱们先想几句祝酒邮”我说o
“为了你，也为了那位駿勇敢的姑髭 祝你和她幸福……” 

“为了这个悲剧歯咖弋有一对幸存者……”:--

“为了这对幸存者象燕子一样9被人打扰后还能一块飞回窝来 

....”

“为了那些枪口不对准燕子... ”

“为了燕子刀枪不入……”

“为了美丽的神话……”.

“为了释迦牟尼先生的健康，干杯！ ”

我们一饮而尽。 ，

远处响起了雷声。她站起来，走到窗口，风吹拂着她的头发。 

“要下雨了，”她喃喃地说。

“咱们回不去了，"我说。

她回头用异样的目光醬了我一眼。

夜晚，充满了威胁的夜晚，带着雷鸣、闪电和沙沙的低语向我 

们压过来。闪电划过的瞬冋，她那清噺的侧影畳在破碎的天空中。

“窗妆风大，到这儿来，"我说。-

――4今 ****

她依然靠在窗口，向远方跳氧,

“肖凌，”我唤道。

她转过身，大梦初醒似地看了看我，情情走过关 坐在我身边， 

火光渐渐暗下去，最后的余光映在她宁静的脸匕 勾出一条柔和的 

曲线。.我把她拉过来她默默他依从了。她的嘴唇冰凉;衣裳&有• 

点单薄。 .\ ,-.;-

“泠吗?.戸； ' c

她摇摇头，一呆痴地望着我。.我俯下身去；在她的额头上吻了飒 ：

她那雪白的脖颈向下延伸，在衣领里微微隆起。一排白色的钮扣在 

暗中发光。我用手指摸可摸头、颗，轻轻拨开。

“别这带……”她握住我的手，惊慌期说O ;
,我去摸第三颗' ..
拍，她無謳*柒我的手;脈察布拄表领。“金柏,听见没有?.

液用“腫照仃WW收市颔， '、，「「一 "

我站起来，悻悻地走到窗口-F滴徴扛着窗愣，风渐渐小了； .

看不见的溪流咆哮着。…… '' '

突然,我的眼睛被蒙住了。我辨开她的小手，、转过身乘她扑； 

进我的怀里6 J'"产二

,闪电；鬼怪们獰狞地笑着S ;在我们的头上显现。黑暗。
?4 • , . ，•/ 「・戸 ・•・-. .

:宀 宀….…］

肖凄）“二―"」.一」

爱情在痛苦的泥潭中粟粟站起6这个解脱9象死亡一样强烈，, ： 
使我不时城想打开闸门，让欢乐的浪花呼啸而出。

你疯了 ? .
是的；我疯.了。如果我还没有我年庸蜜花，我倒愿做个疯子,.一 

快活的疯子。•囲为面对所谓正常的生活来讲,疯狂则是一种对立,. 

対立则是美的。'' '1
「你总掉自己的责任了 ？ ；， 「.一；: -
丿不，我示过在责任之中，也想到字责隹之外的东西「我想到了

爱，她浴在异样的阳光中。 ”二 ’I ： :::
够了，多抽象！ '二.一，

■ -45 rr '——.



我喜欢生活中抽象的东西,它们强有被冷酷而肮脏的现实锁住 ， 

因而更实在、更长久。…「, . ”

告诉我9你幸福吗？.
幸福是什么,只是一种满足吗？满足是令人生厌的。真正的幸 

福也许是不能体味的9否则它就象远去的风暴..只留下遍地的残迹。

难道是希望的复活吗？ ..

希望从来就有，即使在最沉重的时刻，我仍为它留下明媚的一 

角。这本身就有意义，甚至是全部的意义当然;这绝非数幻的希 

望，而是探求目的的希望。如今，在破碎史它终于被一只孩子的手 

紧紧揑执又高高擎起。让它如愿地打破不斛的黑暗吧】

你襁求什么样的目的？

这正是我们这代人所提出并要回答的问题。也也探求本身就巳 

经概括了这代人的特点。我们不甘死亡，不甘沉貳不甘顺从任M 
已定的结论！即使被高墙、山峦、河流分开，每个人挣扎.袴徨、 

苦闷，甚至厌倦，但作为整体来讲，信心和力量是永恒的。

你扯到哪儿去了，为什么没提到他？

我讨厌你这种口气，别再象个老太婆似的盘问我，让我安第一.3 
会
°我打开书，读了几行又合上。刚拿起针线活，针偏偏扎在指头. 

上,渗出一颗圆溜溜的小血珠。我笑了笑，用嘴吮干。直到这时候， 

我似乎才真正领悟了那种感受的意义我才开始震惊9我才开始陶 

醉，我才开始羞怯。其实，如此兴奋的原因不仅仅在于爱情，而是 

找到了新的起点§我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9心里尚存的那小片阳光 

并没有冷却，它可以去温暖别人•

我哆索了一下，目:光停在桌上那个小小的玻璃夹中。晶晶,你 

在嘲笑我吗？是时，应该找个机会告诉他,告诉他这一切，他会理 

解吗？

我走进车间，砂轮的马达嗡嗡地响9 “二踢子”正在专心地打 

一把刀子9不时地用手试试刀锋。这阵子，他变得迟纯极了，是不 

是让白华打坏了?

“隈，今儿什么活？“我问。

一 4,6 一

他没听见，继攀患着.我伸手拍地关上开关，他吓了一鼠 风 

蠡地紀刀子戳荏身后.“是你，我，就没期的意思，想修修脚……"

・谁管你这■事，费问你嘴什么活.”

一曲差痛，不过，不过虹皺让你行乩”他拜吐吐地

F我也科明 •

我在裁工缰的门上敲了西下.

‘球."Tt馳蚊大擊梅一歎棒目抬大办公桌后明从花 

■1 事旻足打》了我一分钟.桌上切块桃亂哨能出瓦* 

3也坐升一位姑娘正宸抄东医寿位站歯E,如轴蟠T我

* 你可龍毒》老太太眞于说„ 1二

.对，看什么亭？” ” ….

.衰3,專意 这位愚••…”她刚想必一下労边的姑圾 又 

■ 了。地从椅背上拉出一条大围巾披荏捐覇，你们不冷％这 

■孑，凌泉冰窖.嗯，你叫什么名字冴？，

• 您巳斐叫过我两次了，”我映

“是％ ”地扶扶花镜，在~张卡片上福•子着.“裏肖发，

・ 临时工。”

• 合同鋼是三隼，对吧？ ”

0 对.”

•是这么回事，我们想了解一下你的情况.…”

“档案里都写着C ”
“不，有几个额外的问题。”

"襄嚕e 55
病你在北京遂府什么亲城？ ”

• --匕 C
“極苏呢? ”

“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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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将術士严“ 

/靠我自己。” ，.害装公嚏V
藪避靠木球晒跳嬷徳赤谡爺眼色，然后她在一张缔b刻了 

个记号，〃•另外，.你六八隼在学校受隔离审查的时候，有段有结獨， 

“我不知道。” , ”
“还冇，你在农村这几年§嗯，交没交过韻友？ ” :，八 

我站起来，“对不起，这你无权过问「•”

M 蟹 , 部帯痛蝇離邁有真主正敲了做凌通融源 

“你騒蟹 度•潮温螟修生二. —熒:：七龍吳崑褊d岩
經f隸殿遇遜繍綾嚥的——：港一發斐靈嚏薇 

我推门出去,后面传来老太太断断续续的声音,“啧，喷，加 
她多厉害，要打人了…一.上间把搬嘴變杼-襯蝙麒后, 

得担多大风险……你，不垮吗……, 寄統.

上浮他滋鬣鳏，…：合金’，負.京里亠 

K丛盘案癖由鹿；；二•一翁釜士,熒息盘。丁奇争 

…--‘一逑粤金合之:丄一点一普淋息宣南壬3 

料諌3 — 4
，*

~ £工禰緻黨龍 

甲A 
*緡合戸 

彳举一 

噺:磔* -

-

.二' C '：：

在一家饭店的角落里，透过我和朋友们喷出的烟雾，我竭力想 

看清楚她的面孔。

推开饭店转动的圆门，我急急忙忙地追赶她的背影，黄昏巳附 

在她身上。

夜色很快遮住了神秘的黄昏。一轮明月向着这个城市里四处奔 

走的人们抬起了她高贵的头。

我和她转过闹市的一角，走进故宫后的一条小巷，城墙好象就 

要阻拦住我们的去路，而在路灯的指引下，我和她又走进了一个蓬 

满春色的花园。

我并不喜欢这些娇柔的花，这些在夜里显得更加娇柔的花。我 

也同样不喜欢她在夜里如此娇柔。她一言不发地和我并行，和我一 

样，似乎她也在叹息、在犹鼠我多想看清她的身影和面容啊，可 

是，夜色不允许我这样做。

我们走过了一条假山中的小路，她回过头来对我说：“这小路 

可真安静，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走这条小路的情景吗？ ”

“记得，我不会忘记C ”我对她说。

“你懊悔了吗？ ”

“没有.…••你呢？ ”

她回避了我的问话，在小路上灵巧地跑着。

是呀.我当然懂得她的话，她的话里包含着多少失望呀！我好 

象离她很远很远，她的背影象是一轮暗红色的光环，在下沉的太阳 

伴随下逐渐消失。我怕太阳会烧化她，不自禁地追了上去。

忽然，我觉得这个花园象一条刚刚下沉的大船，迫近死亡的人 

们并未意识到危险，他们还在享受生活的乐趣。

“没有，没有懊悔，我是至死不会懊悔的。”她急切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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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 ？ ”我不禁低声重复。 !

当她的脚步停了，死亡的阴影即刻倚在她的身上，这圣洁的死， 

比青春显得更加堂皇。，她的全部魅力就从这一点开始慢慢地、慢慢 
地打动我。漕隐藏了对死亡的好潜，“我绝不能向她讲。而且，我是 

崇拜陵墓收黄的，陵墓上荡漾着生塞两重光辉°我喜欢古逐 喜欢 

埃及的金牛券加卧在它旁边的古老而孤独的尼罗河。

我同她钉“生命是f 人的，还是两个人的？ ”

“是:个人的，也是两个人的。”她说。

■你的选择鬼? ” ：？

——她笑工 不^目答。囈了一打、短途“経广大海是群集- 

的无数个旗头，砥是,,大海在宁静的朝侯又是多么孤独L多么单一 

啊匕，•工 ，.— £• 一：「

我鎳援兴逐味歩海.楚呆弟淮伟依暮W赛大海相比,.親就

.. .选元就市茶農壶鹽怎中的密空iI灯光臭邀好不群災）燥不定.在夜-. 
法滂後太修卸时夏；：在一种嬖比丹心處風.；火毀当然会靠在羲里 

方多一通*乐那样，卷進落：「」、、，.

. 产求喜欢孤霎密地蜀立汪洋大海上的期豊小岛齒吗？ ,她轲。

.赛Jd冬:逾。在花密的遢胖廿,.我看切湖本梅波光为嫗號上于7 

..营3「西无誤買感凝奮力速上薄张净F金妫k制給自冷鑼 

据。」‘ 二'％匸圣心-3；r-.. . '
我想起德密酉的r海”。二：

夜鸟g能嫉妒地看出我的心愿茬拗叔上讨提地叫着。似乎

,在垓耀自己的歌喉。鸟儿「送百然的超总:忌们怎么那銘德影西 

的音乐相比呢？我使劲儿回味早上听过©H拿大铺管乐队美妙的 
象征黎明的圆号的音流。 二……… '

我对在沉默中的她说="你去听加基太攵团衲音乐会了吗？ ” 

“没氧.他们演奏哪些作品？ ”「二；」—；,, 

“古典和现代的都氢.” ；： ： ；¥ ：： ;

「我有見她向殲里扔了 L块岩头,帀许这家大的声也亨困了我们 
二,关于音乐的话题。梱为，正昊那天喊工的音乐会把我薪妄在二起

滴耸的宫墙下面,堆放着建筑福、大块的石头布地下?£：

• — 5。一. .■■■■ x 

在堆积成小山似的建筑材料后面，坐着一些情侶。我喜欢这些在夜 

里显得冷漠而坚实的石头。在灰黑色的花园里，这些石头是白色的， 

象她那缺少血苞的脸。

“咱们坐到石头后面去吧？”

“不，我喜欢坐在有缺口的墙上。”

“为什么……”

“波光会照到背后的花园里。”

她在星月之中开始兴奋起来。我觉察到这样的笑容对于她将是 

多么短乳

夜象水面一样幽静。潮水隐藏在我们心里。不，我不属于她, 

我是属于那个冷冰冰的宇宙的，属于关于宇宙的几个冷冰冰的观念 

的。站在柔美的夜色里，我感到孤独，无可挽回的孤独。

她面对着长长的湖水坐着，象一颗暗淡的、挂在银河边上的星。 

夜雾象一个裸体女人彳顷俯在突起的建筑物的轮廓匕她诱惑和 

这座古城，用垂在她面前的柳条遮住了自己的脸 古城也变得暧昧 

了。也许，石头在女人的面前会情悄地展露生机。她忽然哼起了一 

支忧伤的歌曲，哼得这样生 却那么想情、恳切。无意中，我好象 

撕破了罩在她面孔上的轻纱，看见她巖红的嘴身夜雾里湿润了。 

然而，歌声再一次把我和她相隔得很远很远，她的脸象滑过花丛中 

的幽暗的影子。她在歌声里阴郁地笑着，然后再接下去把那支歌子 

呼完。・
我们半卧在石头后面的青草地上。她的头发柔顺地垂着9我看 

见她头发上暗金色的发卡、缎带。一曲最微弱的音乐9在叹息声中 

结束T
我下意识地感到她的脸上好象眄过去一条翻腾的火河，.这条河 

蒙住了我的眼睛。她把腿放在我的麗上。我刚刚注意到她穿了一条 

从未穿过的裙子。她用双手缠住罩的腰，我和她的脸依 在一起， 

我吻了她。我真想看清楚她的面義，可是，「男人的热情使我盲然。 

她忧伤的眼睛不再看我,我看见她的手臂在空中划了一下，好象是 

在大海之中呼救的渔人向迎接他的人挥动的手势。她的臂膀圆润光 

洁。 鹹



“她是谁？什么时候闯进我的生活？，她在我的印第市二邊是衣产' 

殊不定的，象是一团火一•”我骤然间被这莫明箕妙的自响後隹亢“ 

于是，我向她说2 “你是一个谜O "
她笑了，一我默默地看着她，是我感觉她在笑。

“你在端详我吗？只有死硬的雕象才叫入獵惮呢!” ”

雕象在光影里也是活泼的。“ ：‘ •一” ［「' —

我想起了她的照片，她的画象，我把嬾憑象成4座石鷗兒全表、 

是大理石的。她有女孩子们所有的一切6我移隔.为件女初次见面学 

时，我没能好好地观察她。也许，她就是昼夜交接的大海，施就是'「； 

海中的孤屿，她是碧月1是丑陋的夜窗，是淫荡的表雾；是狡猜崎—— 

夜鸟……。我用双臂缠住她的篋 在夜鸟街歌唱声里我感观她安秋I-:: 
的线条在我胸堂里穿流不息。我真想再看看她的眼睛、囑至而嘴感」 

可忍 无声的悲泣范歪了她的脸。「「」； ： 」—・：

刮风工J风声也第一曲循思说密音乐-应使一再制点*”&的，7 
亡灵。风声幽,幸福的悲泣模微了她的脸。 」」「"：野—：

她是谁?，； ，：'，］，；「，；—下

我用全身的力气搂住她。， .
-立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我不再看她的刚, 不再専找她神秘撷… 

眸子。我已依E讣七、.现在和未来凝聚在今晚这奇特的感觉〉：「 
之中。我不想看她模糊做海眼；卡国避了她用光彩和灵感组合幻影; 

我不贪恋在这渺小的宇宙里,她那气彖万千正姿&,我也不听她现；：■ 

迷人的低低的嗓声里震颤出来的情歌。 iFD：
我迷惑，而且神往，施，象是一座走过来的髙山……我F个人 

满怀恐惧地行走在迎浪拍岸的广漠的沙滩上，我的眼前是自然的太「二 

海,又是人工穿语的海滨楼阁。木栏上飞过海神的身影。传来她们广： 

的嘲笑。我奔忙着，躱避在大山的一块岩石下;我问天地一柳襯參合 

将持续多久？ !太雨惨淡的光线照在长廊的曲线上，•她的欢笑和悲、 

泣已被这长蛇一并领属了。 ：；：，

钟已敲过守夜。漫长肱夜是磨人的。我和她已融化成一堆冰冷二 

的笆彩，慌乱地涂抹在这个世界上。我自始至终相信她是白色的「 

是晶莹的。当然，冷若冰霜的塑象长此以往也要凋败。生活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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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沉闷，终会引来炸雷一样的不和谐音。

她对我说，“你怎么了，为什么沉默？ ”

“不,我在想……”

“想什么？. ”

“想....”

在宁静的月色里，她的神色变得异常光明。她的眼睛象是圆号 

明快的音流，她的嘴唇象浓郁的红葡萄酒，她的头发象玲龙的月光 

一样卷曲而秀美，她的笑声象海那样宽广和坦荡，她的情态象是赤 

道的黄昏。我第■-次有幸看到的脸。这是我崇拜的那类女人的脸。 

可是，我又觉得她的脸和我在街上看到的别的女孩子的脸是一样的。 

是的，'她競是她们之中的一个。

她到底是谁？

我要攻破这陌生的壁障。.固然，我感到一路一夜的哀怨就要消 

散了，她快变成一个明朗的人了，我确错我喜欢的是明朗而不是灰 

暗。再过几个钟头，天就要亮了，她就会象一切少女一样去迎接光 

明，而把我和黑暗抛在后面。-

”天板亮了 ”，我提示她。

“我喜欢黎明，圆号吹出来的黎明。”她说。

"餐喜欢夜晩,夜晚在招唤旭光，安排光明，排斥阴冷，驱 

赶倦怠。"我这样回答她。我虽然这样说，并且说得坚决，其实， 

谁都喜欢光明J我也盼着天亮，在阳光里，我可以看到我想看到的 

一个女人。

* 一 勘」侯
頁行，

50 11 可是f大海在宁前的叼候1是多厶孤物多公单一年山

13 在水面上浮动，鉄一个立人福初看自己的襦福。

58 （钊2 -T守夜的崎亮，在瘫祝辭淘怨，很怅码史衆土犯与姣
号記 _

―—―■、，一.

1



评《•思绪》.的思想性 ,.
用"tC. -

■陆石的《思绪》刊登在《今天》第四期上，人们对这幅画的感 

觉和理解，因思想和艺术修养的不同而异，除少数读者产生强烈的 

共鸣外，大多数人感到莫名其妙，这就有介绍的必要。

：《思绪》的画面很简单S在深遽浩淼的星空，仰着一个苦苦松 

索着的头须，头上堆聚着许多表示种种，思绪的手，这些手紧紧压迫 
着思想者，遮住了象征着自由和智慧的星生。画面给人一种不可率 

状的压抑感。 ・二飞/..
感觉和联想，是疔开所有艺述•。里宜”鬲■匙，但是理解《用 

绪》，却还需要一点更敢的回忆。昨天，袖里乾珅的野心家们,轻 

而易举地奸污了人民毫无经验的善良，龜、中国，甚至连风烛残年 

的老人，也带着孩提般的天鳥 舍生忘死地进行着似是而非的革命， 

随着“革命”的继续，人们终于慢慢尝到了幻灭的苦果。在那随波 

逐流的年月，多少人经受不住思想炼狱的煎熬呻吟着倒下了。而 

真正的思想渚，却始终没有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他们拼力抗爭，企 

西装脱思想的窒息，.推开精神的重国 他初也曾幼稚地乞讹斌真理， 

祈祷过上帝;有时他慎在忍受不住精神上的酷刑，也想过妥协…… 

他们的思想象一匙滚沸的铁水，在痛苦地翻腾J象打滑的车轮，在 

陡劳地空转... 宀 u
想到这些，再看画面，我们的感觉匕不再仅仅是单一的压抑而 

是一种深刻的牙塔回首的颤粟和绞海.蕪碎的心灵在掙扎中呼喊， 

被重重思绪压得已无力支撑的脖森仿卷需力支撑，思想者似乎面临 

着精神崩溃谕的最后一次平衡，这种不合谐的合谐，赋与作品一种 

倒海翻江的内在动作，这种无力支撑的再支撑，使我们感到的，与 

，其说是信念的力量，倒不如说是人类就强而持久的生命力。

终于，一代思想者经过无数次“不免的失败”之后，获得了 

“注定的成功”，他们以找到了自己一人一一的位置，而结束了 

昨天由于先天不足而铸成的恶梦。《想绪》恰恰表现了这一痛苦而 

不妥协的探索精神，记录了这一苦难而光荣的思想历程.这就是 

《思绪》的艺术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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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开阔地到了。夜总在那面彿宏，没有月亮，但天空清虬 

星星在闪版倒显得这片土地更加空旷，更加黑暗。微茫中，挺立 

着那儿几座碉堡黑黑幼而勺影子£ ・
他往那‘或走去，没有路。他朝着碉堡的黑影亀直地走去，有时 

他的脚会踩有一块石块上，跌跌撞衞甚至摔倒了，手掌擦破了皮， 

然质他还是慧急拈忙地向.前走着。，：：

他并不磔到那里去。他感到善怕，•提着铁锹的那只手不由自 

主地总是发抖。好皐后面有人追来似的，準常常吃惊地站仇回头 

望去，然而那边除了小火车站的灯火二什么人影也没有。刚才经过 

河边的时候，他惊动了一对鬢:紫便/喂泡一起的青年人，他们已经跨 

过小桥，向那边的小山坡，那个记念碑下的松树林深处走去了。他 

们一定没宿心恵来猜测这个带铁缴的老头是干什么的。

前面有什么呢？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冃答,“似乎有一种声音在 

呼唤着他,那声音象是来自身外又象是来自他的心里；那声音并攵 

清啮.听不清字句「随着心脏的跳动，血的潮涌，一起一伏地回落 
在脑信那象是无影的风在低低的嗚咽，他就是被这声音催促着， 

终于到了。
现在他站在睢的前面，钢筋混凝土的碉堡，经历过了近三十 

年的风雨，覆盖着荒凉的蒿草。这是一座地埋葬着战争、•罪勒. 

元价值的生命。碉堡一个个排列着，开阔地成了一片坟地J他则： 

着它们，它们就是过去，过去就是死亡，死亡也就是他的记忆「―

是的,他在这里打过仗。就守在这个碉堡里，期美式的卡宾枪 

和重机枪，也用美国教官给他安装的头脑……。他打得很不错，开 

阔地帮了他的忙，一直守到火车站読走了最后一批南撤的人。不过他, 

也就在这里成了俘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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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窟畧，本来早已停止装动了，蒙上了厚厚的灰尘，他忘 

记了过去，甚至也忘记了记忆。现在他有一双粗糙的手，一副呆板 

的表情，一对没有光泽的眼睛和一付七只牙吿的假牙，以及一颗心 

跳每分钟六十下的心脏。

然而机器会突然转动的。电钮按动一下,马达又开始轰鸣起乘， 

谁按动了他的记忆.他不知逢 撚両他龈斷始何想起过去来了. 

他还数得清自己的生命之树已有的年轮尸记起自己的童年，呻学时 

代，军校的生活戸妻孑,蜜月，那座古旧的小楼前的飜树，也记 

得俘虏营,刑满释放证书…… ：干

这不是梦，也不是故事，但他的记忆已经如此恍惚，如此扑朔 
迷离晨 ­ ..:——造

..按电钮的也许是它。它，就是命运；它9就是低声催促他的克 

音！生命象是被它划了一个圖从某一点出发，又到某一点为止O 

过去他是坐美国卡车来这里的，修的是綢堡,现在他虽不是坐美国 

卡车来的，但来这里修一座:美国设备的工厂，来拆除这些嗫堡。.

布堡的射击孔正在窥视着他，.他感到害怕。夜气已凉了.浑身 

在发抖6开阔地是静情情的.充满着死气，一声刺耳的汽笛，他又 
向火冬站哪边看去，一列火车正在进站,车头雪亮的灯光疋冲破黑 

暗的缥風一直剌他的眼睛”在开阔地投下了他巨大的影子。

_他惊惑地退入碉堡的阴影中去.铁锹碰在 曜的钢筋水泥上, 

尖厉的声音使他阻战心惊。腿脚麻木。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样再 

怕，他许那只是本能，几十年场生落腾掉了做的生命中那一层勇敢 

的光落.露出了暗淡的颜包 铁锈的颜色 冰冷的颜色…

.・不过他还是开始动手了。铁锻插进了松软的土堆里，这是白天 

他们已经在这里挖过的，戚戚察察，声音在开阔地上传开，.他惊梗 

地停住了手,向四周望着。一切都太寂静了.寂静反使人觉得恐慌. 

他似乎觉得，碉堡里就有人在窥伺他，他盯住了那黑洞洞的射击孔, 

身子不由自主地蹲了下先 紧缩着，这样的姿式给了他一种安全彘

他决定不再用铁锹了。双手开始在土堆上扎 他的手提色了一 

把湿润的土，手心感觉到了泥土的清凉，这是染过血的土.或许这 

土壤里还有几个血分子吧 或许早巳经没有了。那些分子早巳在阳 

光下蒸发，在风中飞散，厳布到别的角落,「散布到旷野去了。生命 

是有生有灭的，但这种生命的物质却一直存在着。

他继续摸着，扒开那些松软的土，在黑暗中摸索。摸到了，他 

感觉自己握住了一根东西，把它从土里拔了出来，随后，一根、两 

根，一块、两块，他把从泥土中扒出来的东瓦 堆在碉堡的墙根下。
.1 . • ■ ■. - ' '' , ■ ■,

这是死亡的堆积，因为这些没有份量的东西是死人的尸骨—— 

大腿骨、肋骨、脊椎,长的和短的，粗的和细的3也许是f A蜘, 

更可能是两个人，三个人的……

白天的时候，他和工人们在这里为未来的工厂挖地基，这些白 

骨就是那时候挖出来的。起先，当抽出第一块骨头的时候，谁也没 

有介意，在一个工地上，什么东西都可能挖出来，那些青年人把骨 

头在空中抛了一个圈，借此嘲笑他这个老国民党军官一番。和他一 

祥，他们也是释放的留用犯人。这是些犯过大大小小罪孽的人，楡 

窃、抢劫、强奸，但是他们也有权力嘲笑他，他的罪行是战争和失 

败。他就是在那时候开始 醒了自己的记忆的。

他并没有告诉别人百已就在这里打过仗"往事早已过去，他看 

着白色的骨头，只是茫然地摇摇头。然而白骨越挖越多了，甚至那 

些年青人，他仍曾凭着量气声称自已敢面对血和肉，可是干澡的没 

有光泽的白骨，逐渐搜住了他们的心，白骨的堆积，那就是死的具 

禿化。骷髅乔.牙齿，尝过人间烟火，现在显露死神狰狞的微笑。

现在他重新把这些尸骨堆积起来 无疑这就是他们那些和他一 

起在碉堡内顽抗过的人,当枪声稀疏下来的时候屋胜利者的尸体被 

抬走了，胜利者被埋在那边 记念碑下，光荣守护着他们，他们 

守护着和平、安宁和幸福！而失败者的尸体就掩埋在这里，碉堡的 
旁孙，罪恶土护着他们；他们代表了死亡、耻辱和灾难！

当然，还有他9 .他没有被埋在这里，这些尸骨里没有一根是他 

的，他是俘虏，他还活着,然而，他摸着，仿佛也摸到了自己，摸, 

到了那残缺的牙，空荡荡的眼窝•他本来也会被埋在这里的。

那不复还原的人的形状，曾是依附在这尸骨之上的，凭着模糊 

的记忆，他似乎还能知道这块尸骨是谁。这个:，有两个大门牙,



那是重机枪射手的,他用这对牙齿 送别的骨头，在 帮上边接过：. 

他的耳光；这块大農诧.长達可以告毒他原来属于雖,一个愛喝酒一 

置在垩关着想茏婆的入……。,色彳n会舞不复荏衣丁；他俏关什女甩 

那里合的儉気於什么。侯美紀,复不一达不忘迎冬底他莫使过瓶壮 

次系过他联 也为誉么这样钱.今天范自己也不明白了 ?. ;

他犯过罪，但那足为什么？轻信了美国人？还是命运？还是他.

的兀知? - - -,r---■■

他琬在这开国也匕 显密i硬堡的前瓦.命梯是宅存端、但單」 

中没有祈祷的词外没有对未来的欲念? .还是朝潘煲他的声昔在耳.. 

际响着。-“ '■■- -：- 一」— —.一；、「一 ;
,，：彳金身带況,袋J記戸灯裝迸扌豚饅昱 將着桂卤走《麻袋关.一

.不址最"但悬他感药及逐元力。武正及小沌上次気类冷饮仪；皴一 

:天的风；舞柔的贡，菊克正升建来，河边上荡涂镒有色咕光，一他

江泡迪始盒黑♦望誤r—会;二妃麻袋紂下慈 小心.聲冢地推向永 

中。水面哗的一汽脸 惊动了龙向芦苇丛中的一对鸟，它们扑- -

烧飞起為.飞过他的头顶「飞过了那片空旷的开阔当 消失在碉堡：. 

的黑影后面O
1…,"亮正春联着对面山坡上那座记念再的庄严的影,子，它很象是.

,-个中攸M'1含兵,缶漫演卷开陶地。很快地，这块土地上就要變起 

一座现代化妁厂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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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克罗齐的哲丝X历史体系概述 ,, 「, Y滝

-i ・ ・ . , ^ - ' , '• ,' •''' ,：：,；..：；, - ' ''

克罗齐是二十世纪具有广泛影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英学家。 

他是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的最大代羨。克罗齐观点的形成过程始漫 

长而又要秦的，直撵给予他有力影响的是黑格尔、维科利気 德。 

桑克蒂斯」:这三个人代表了克罗齐的三大兴趣J哲学、,历史詛文学h 

克罗齐的哲營体系基本上是在本世纪最初的二十年内琥成的；他写” 

了四卷本的《精神哲些》：其中依次论述了美举、‘赛羯堂、:一经济学、 

伦F*而压史，、他是个唯心主义者，并从与売制'的角度批判了黑格 

尔的唯心＞义，他杳认物质和自舔界的存在。“卷研究精神与其并一 

不存在的丸方这两种概念之间的联结和相互关系也是没有根据的三 

他认为，我们思维的实质或题材是心理、生活或新神。人们只能确 

信心理或精神活动的存在..而任何“超验”实体单假设都於不正确： 

的C由此他把哲学定义为关于精神的科些。他说I “精神就是整个「 

现实……除精神以为賞有其他现实，除精神哲学之外没有其他哲郎小 
他把精神世界和客囉同起来，•把哲学和历史也等同起来。

依照克罗齐的学说，精神活动分为认识和实践两类，这两者属

于低高“两度”，彼此循环产生。这两度又各分为两阶段，・认识活 

动分为直觉的和逻辑的.实践活动分为经济的和伦理的，相应于吏 

观、抽象、经济及伦理活动的是美、真、利、善的概念，分别归美 

学、涉辑堂.经济学和伦理学莱研究。这四者构成了哲丝.而历史 

是对精神、,生命和人类活动的具体研究，它于上述四种概念都可应 

用。;因此,历史是最宏伟深奥的学科,并与哲受本身同二。历史学 

家必须对他所研究的事件进行理解和评价，因此又成为哲学家。克 

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因为理解和评价事件就必须要使它



们再现和复活。

克罗布O：出尔上泣判E药方声之」‘"不但可超出国理。在； 
抽象活动之外皆墨索礴君货；'，至g卷 朮事东H ,米対理 

念”这种超验嚏礬爲现点布本您接受；丽认为広对发组丕能黛认物： 

质世界的存在，即使把后者理解为观念的异在也不行。他“不能容 
许两元茲”的考烦琐哲学的偏见。”另一方面，他批判了黑格尔的 

辩证法。他认为黑格尔囈黑有两个基本就点打把耨证法推广到“并 

不存在的自然界，第二，辩证法的基础是概念的对立性和矛盾性。 

而不是概念的差別性。因此能他用用相异面来代替：对盛而冬殳 
用概念上約依存来代督辩立面的统手和斗爭的达程『像込気検《筑具：” 

粹秘念麥即義真褰的行器"本冢:，就姥辩证法而雎七范竄:•概/道洲 

一致和差异这一思辨原则决定着存在的重本形式，.弋差威的联系复旌£ 

环形的，因此它是真正的统一$相反,把对立面推广到精神和现实：一 
的形式上厂这不会造成代表一个真正无限性的京形〜而是导致无限 

性的运动。”克罗齐站在对立面的统一是“際一的真理”的立场上， 

从根本上否认对立面的斗爭和相互转化5'并且认为对寸概念和差异. 

概念的混同是.“黑格尔的体系里•在哲学上所犯的所有错误。”

政哲学思想上来讲，克罗齐是个唯心主义者。但是，.从当时意「. 

大利现实情况来看，他的活动和观点，：却有着进步的意义〜他的广一 

泛的文化钊举使二十世纪意大利的极端停滞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 

大大地活跃塞来亚恢宴了意大利古老的文明荣誉。同时，他又给予二人， 

猖載一时的法関斯注城和居统治地位的教权主义崇教思想以无情的..s 
批判法継成手企类:环输赢成为意大利的精神孫事..甚至成言建太剜蕾；[ 

很大d琳何駿澤所崇港的思州塞.产不匸：；出也「华;“话泞干

夏干强除 宀「护—小」小迁1笠W .制出：「经产
塞肌M长二二出:嘉罗齐的美学菴速磁為二卷―」《：・
；--X „：■-： yi- ：' V? - ' • : ，，一"―「三一従，5 "力淡

多罗齐的美学期費是建:立在他的哲蜀基碘出/％地的美学观-屋 

点?从胃直觉即:表现力这样一个基本概念出发般;从表现中探求艺理 

本的本质。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的观点9和価国艺术学察费德心 

勒的观点有相通之处。锭把认识活动分为两种形七:直觉的品谡擦」
• ',■ ,1 •,, ■ . ■ , , •,

—1* 60 T-

的。直觉的认识是通过形象进行认识（只见事物对象本身而知其形 

.象），它的范泊是杂多性中的个别。逻辑的认识是概念的诙识《爱 

现事物中住彼?系，运用推理作用而有所了解）,它的范围是晋W、 

是杂多的统i。直觉是低级的，然而是独立的认识形式。「是诋识的

.起点。.思维号高銀的认识形式，时是只能存在于直觉基础上。:至宽 

构认识属于美学眄范围,理產的认识属于逻辑的范围。；所谓直觉，

,是感觉、知觉、•联想等的创造性活动，把自我在表现之中客观 

化。直忱妁来源是无形式的情感，经过査党而为心灵活亨圻拿最， 

才將到形式」成为意象。直觉的这一“心灵综合作用”不但表现了 

犢忠，後席也您造了表现感情応意象J學容现他界的事物。.直觉必 

发汉柒乎君形式的表顼旨诩，表现其实就是直觉的一个不可缺少七 

君分,，个li赏星感觉或隰然「行文字的动力广从心貝的阵店足 

持"R汽神观照界为氐乳，在这个认识的过程中9直交与表却是 

「法二公国, 住出现则彼同时出吸曾却为它们并靠二物而是一点；’ 

可呉——隈人和艺术家的差別只是直以上量的差别，从质上粛 

亲一样■的。二:谏一般人也差不多总福几分诺夫「音乐K、邑豕、,堂 

文家，为本. ,
”克罗齐对実和艺术地看法是一种特有笳形式主义。内容和形式 

的关系是笑竝上的一个幸论不峠的闫题。克罗齐把这一关系理等为S 
內容层去秋哀发。口工为"为统的印象” S而形式就是这・一加工过程， 

:即易会変。他江区以叱消朦产生疑问的余虬他排斥了这样:前科 

学眼；㈠鸵审笑的事実看祚又在内容成（二'肥它看作衣労式与内容的 

屋｝,嬴小卬彖外加表现「他认为在艺术中《常美的事干中，：

']"耒，双体;活动并乖夕卜加剑:“家的零-买上面厶9痣龙诒■二，気恰方；；"*'- 

,活动得到形式和間发。"：4容只停目在玄豌活动的事乂点上，困此

…恚形式，或遅形式。一比分什么也黑不对、克 

，齐就.为芝朮家:“缺乏了渺或,就快乏了一T%=太/：EKH「；上 

，茕品：以右暁丿切入的心灵，・只力二次,「洸*输.呉帝- 

：!大才從年九成其为诗人。，”,“在灵，辟的茗术家的作品哈埼嗚 

昌表现美不可以容慙的。3、必―—常尊

亠三百-——



克罗齐认拒生叩即杂'多能綜令灌尸”每个表现品都是一个整 

一的表现品，「二I . .莺矣急化杂多印象于一个有机整然的那都 

作用9 "表现】‘「I I Z卄*FM的表渕•品必须降到印象的地'也 

才能溶合在一个/工的表灰稲里面p这一观点辨证地解释了艺 

术作品中全体与部分的关系，作品间的关系，互相吸取的关系。:.

克罗齐从审美活动中排除了实践活动，反对把审美活动附属于 

实践活动、把实践活动的规律应用于审美活动之中。审美的事实在 

对各种印象作表现的加工之中就已完成了 ,艺术作品和看“4车? 

克罗齐阑逑了 "茗术独立"的原理,.因为内容的选择哥不可能的, 
“就艺术之为艺术百誉：寻求艺术缸目的是可笑的。）規定目上僦 

是选举，“在各邦家及感受品中加以选.择就等于把后呼与感受视为 
方现总”“选择就是意志。”意志是実厳的形式,是改变事敕和 

包造宇雷的，它只能江认识之后9而不能卷认识之前b而"表现是 

臼然流露”，“真正的艺术家发见自5心中象怀胎碗勺犷了作品主 

题，，怎样经过他并不认识。他只觉得生产的时刻快冃了 9但是不能 
起存志要生产或不要生产。"艺术是自由的灵感，乂于艺术目的的 

论上都是滑稽的。它独立于实践、科学和道德之外:克罗齐指出了 

“良择”对于艺术创作的损害作想e他说「“题材或内容不能戻实 

践四或道德归观点加以毁誉。……如果这些表现品真是完美的，就 

没才别的可说；只好请那些批评家们不妾再拼扰艺术家们，因为艺 

术郑们只能从曾经感£。灵的东加由双将灵感。枇评家们攪好注意 

去改变西周俏自然与社会，侵他们所认为可谑更的那些界象和心境 
不发生,如耒三思可从世界中溶灭，普遍的德行与幸福芹以在这世 

界屮算定，艺方家们出许就不再表更反常的或悲观的感凯而只表 
,现小静的、纯洁的、愉快的感觉，成了真正理想国的理想人物.但 

是,i只要丑恶与混纯有一天还旌自然中存在 不拓及茄壊脸到艺方 

家们的头上，我们就无法制止这些东西的表鬼，表现二成就了9要 
取用已成事实也是无用的。”克罗齐并不全部排杀批评的作用，他 
认为这“至多只是助产.”，如果批评确实能“帮助艺术家们发见 

他们自己，就是发现他们为己的印象和灵感§帮助他们意识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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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需的历史阶段和他们个人的性情规定他们要做的工作”的话，也 

他不是艺术创作的“母亲”。

在克罗齐美学中，所谓美，就是成功的表现，丑则是不成功的 

表现，成功不成功，在于情感能否恰如其份地被意象表现出来。成 

力的表现没有量和质上的差别，所以美是一种绝对价值。他还从 

“直觉即表现”的定义出发，说明语言无非是表现的一种，因此得 

出语言学就是美学的结论，指出了语言与艺术在本质上是同一的。 

他认为人们尽管使用的是旧的词语，却不断随着客观情境和主观 

情感的变化而赋以新意义、新生命，不断地凭直觉再造。因此， 

语言和艺术都是常新的、无限的。他的这一观点受维科的影响很大, 

虽然有片面性，但是不能掩盖它的革命性的一面。

三、克罗齐和我们时代的艺术思想

克罗齐作为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美学家，给二十世 

史的世界带来了新的思想意识和美学原理。克罗齐的精神哲学给了 

人类以哲学---历史的总体意识。家克罗齐这样集大成的思想家， 

在二十造纪是不多见的。作为同一世纪的人，我们有必要对这样一 

卜帶十的思想家有所了箧，有所认识，特别是他的美学看艺术思想。

二十世纪的美堅随着善学曲解法而解放，并且从理性主义的艺 

术理论中解脱出来。在二十世纪的艺术浹派加艺术理论中，克罗齐 

打艺"的直觉主义是主要流派之一，它3H'在世界上仍有广泛而泞 
証的静响。我门认気 克罗齐作为二十七纪飽总想家，给我门时代 

加艺术思想帝来极大的改观。判门作为二十世纪的人，需要克罗齐 

及其艺术思想，思想是超越忠身的』先妻是莽一个国家和民族需要 

也为短候。 1-.
克罗齐的艺术的直觉主乂在世懸■着广泛的影响和作用，可是 

上滓妁艺术:。在我国近三十年来竟然没有认真的介绍和卷加的认 

丸 我国的艺术理论一直受政治理论的控制，直至文化大革命，完 

令波政治化了，、人们普遍感到我国艺术理论的枯竭J.以至不能给于 

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的产生以有益的指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谈



施克果齐的苦輩思想?灘有了非偿童裳*常※'袭们笄木是鹽熊资 

奉艺术仔但是班霞狷实非骑广更新玲芭奉恩慈;吨礴 

"汽车口喃曲a *呉…知；光期由谍檄苏自嚏拘久存的了。

「汽們卷w爲受;我：,於，子::二. w涔：辻里我們所要那 

的一砂塊哀嚥脸；麥能快扌瀛熟是谖後薫宓窮族寫起亲产小鑫­ . 

'礴/岁.赛 w演理畫觉舞/w - 遢E仔江’文艺举关尸受 

理检掰束礬小宜里齐養鴻礎濠/直覺濁屬前承蕪对喳孑不忌触主 

导 » 的毒魏一逐蟀嘰木藐是独遼絕品上瓚圖作文学至枭稚3为仔 

么她應费遂賤嬾後表爨義修？嶋限之乙藐恁於攣恭除悲囂是繇蕭 

不会齐去渝法修或盘述「遠容氏*忘就―,工々落受滋縛《氯 

连乞求再现莹性辻柱占毎的艺术看论券QO户送型就竅全荚至可 

作为艺术品的本来意义。克多齐认知W：艺术是自然的理想他或 

理想化的模命.一“艺术有緯检務轲匕诙举繭产产就等于说一艺术 

点哮灌爲心灵的活司，。活助是解放者9正行为它征服了被浏生; 

这就杷岩本之所以是艺术茄本是箴滝啜著瓚W件叁乃界段第务岀来 

—二姆心灵的港珠就是隹淚瓷;噂把天防二濛走約潛在的尙滙> 

方实发起来>1.茏木建自由的灵期 汇整无曲海为自由后自决两过 

程I'才能实现自卷.导化/这和异也窓人去产；;或造屏为俞久一“心 

灵只有借造作…魁勿凍现才能直觉J旺是迖不连理「直党:已经不 

再是本体和对彖之间的相互窺黑了「它是」咻的。也已经作为漉立 

体存在了。 .」「. . < '"'' '-■■■• < --' 」「

・克罗齐的艺术的直觉主义并不因央歩逆隹的主导使宣覚点为被 

动的感巴克罗齐关于直,党的定义是；*死奚在号誌的戸起灯力觉 

和对可能事物所起的单独形象，二者在不起行芻践统一乱「才忌T 
觉甘；我们不把自己认为经验的主体，拿来在外玄话实在界相有立, 

我们只把我们的印象化为对象"卜射我们的邛象）I无论融濠避 

苦是关于突趣号这注査党主义是i制造凭齊想‘,应予形式之建 
设的、.分；的我想‘，一与合可称苏森总：伍导充犷了创造―，意・ 
愿 就巳假定有被动与主魂:感受与直觉的分别了；”这科创造性 

的联想构成了艺术的直覚主义的核2。：，：「 ,, -;< 一：

.那么，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创造性联德又一从何谈起呢？电常 

—16求亠一

一道不需要在量的知识和有待于门户开得更大吗？没有这些，发挥人 

的潛在的创造能力岂不是空话吗？这些问题的谈起,需要我们重新 

设置认识的角度。

我们需要对我国的现实情况有所估计，这样才能使我们获得客 

观的印象，致使“把我们的印象化为对象”。我国的现实情况是 

中华民族一直是独创文明的民族，同时又自封天下之中央王国，这 

种创造与守旧精神的混成，使自己裹步不前。由于这种特定的民族 

性，我们的环境一直是半封闭的，直到最近才有所开放，这就使得 

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仍旧是不开化和异样的。而我们这个时代又在这 

种情况下对过去重新进行规定，并且正在决定和改变中国的命运。 

手就是我们简要估计的中国现实情况。这种情况是无法下确切的% 

论定义的，正如克罗齐所说，“历史并不建立真实与非真实的概念9 
只是利用它们。,"我们正是要用历史，即上面估计的现实情况再造 

我们的历史联想，从而产生宏观的历史意识。

、知识?为直觉知识和理性知识，艺术正需要直觉知识，即历史 

岂觉；至于尹性知识，是靠概念性知识的积累来完成的，所以也并 

不直接作用于艺术。我们在排除了理性知识对艺术的直接作用少后， 

就巳经对前面的疑问作出了回答。下面我们将探讨直觉如何导，艺' 

术制作。

，克号齐写道：“人在思想时，只就他在思想这一事实来说，有 

各种印象和情绪。……是他?薄茗守的有巻泰修以及進带的艰苦

爱而恨。这种奋发振相点应击心灵的窥，照对象时，不能不 

取直觉的形式。”这就是说，直党能够满足我们得不到满足的点看 

《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有着一系列重大事件,特别是属于这个时。 

代的文化大革命，对作为生存在这个闿代的人乗说，是遭遇到了历 

,炉为半兄的变草事件，它为我们提供了直觉的重奢质料。我砧 

需要对历史--行比观9也就是说不仅仅直立 环全后观/口反论上. 

才能产生和I生联梔，这种联想是“.有意识的回一;或“"旨； 

・下意识的诸原素的联贯。，，我们所处的动荡的历史舟代，并不乏「J 
.想的因素。“近似与或然两原则其实支配了 一切历史的批评”，佃 

是这甄史期财和产生联尊峥决条件憂从非个人的历史角度出

--，》•■.- - - :.':'・、•；△=，」,’•，「・ ”一.一」，.• ■ •一 .--- 00 -.
.., • A ' >T3>? KJ,；- -' —•



发的；姆尸学童仍义产评■乎谏《步空处和方史）丁宏悪了 

.礪康徳崇轉浮吸 W盪守軟,次麥羡;酉学不。艮扁 

总f .，、'是"二八。一」〔二;一‘ 

』辿我们罗生「：强恍或想之后「入消泊空的创造能力恕就上升 

二"，犬通m项了，自然就遢了位女女在表.班他自言時k确更温 

喙$慈仁混薬里務通富為」卜：—.二自二： 

「亠發『丿宗亭;专里啖可》史爰其谓识？运蟆电司¥文方主真 

二进死烫氐点艺术包除安洛,钓喷堂若不丄勺灵感;:艺 

二;。於可基薄熊凝% •」嗓蹙獭，啜谑干登鬢与家谓:岩同尿

”最系「壶率1*出渋费子克觉转竺糸温1冷賛明:金为艺术为 

‘泥百泉是美紅那么「初作它,独寐心灵就必須是発充諸驟口不涉 

, •.一,/• • . ：- , ： ■ ■ ■ ■ ■• •• 'V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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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罗齐诙为艺术是孤査存在的：君亨W术窺定目的就悬逸式 

，食湘基亍目的歯选择就是意志;意志是:嘛奥.底的活动。.这种目的 

悉择把直觉降低为军象和感受；艺术品由此而成为印象谈感受的表 

现品，却不是直觉的表现品。这样一来，艺术或者变为无意识而表 

落 或甯成为有意识的政治意念。:在我们的生活嚥实中，这两类表 

现區都艮社的底并且居我图文学艺术作即的绝大多歙。.这悬艺术降 

布」返自然或成为政治物気 这是艺术被5的作用所破坏的后果。
我倒身来看看艺术品经过目的选择成了印豪君感受的表现品之 

后，造成无意识施表露的结果这評表露就是把表蠢赋与自然。反 

过耒由自然产生的表现品必然建无意钦的。结果就是艺术模分自然， 
把自然枱为艺术表现的本体。这种无意识的表露是以自然为中心的 

轮回，衣这种轮回巾，艺术不再作为自由的灵感，它成了反理網的 

流俗物了:克罗齐说对 “艺术生自然的理想化，,或理想化的模仿。「 

这说倒了艺术是人类更在理想中实现的愿望。反之；巌本应其为艺 

术了；若人以为这种直观自然的印象和感受就是表现生济 这是极 

其错误的。如果是这样，就不需要茗术渠美化人类而心灵了，人类

66

在厳編椅就2经做到了这一点。这是一种倒逆，把人类从对理想 

的文里要求中拉回到野蛮的自然状态。在这类作品中既使提出了一 

些理短度我 理想也只是作为做念存在的。这类作品只能是自然和 

概無譲各冨，它不产生美；电永远也无从产生美，因为它丧失了 

艺耒伟劣龙未存在禽自由和理想。

盅宥一亲表现品本身就是目的，这类作品把作者的政治意念加 

于真中，以对人们进行说教。在这里艺术不再是“理想化的模仿”， 

倒是理想被狭义地理解为政治，成为“政治化的模仿” 了。这是我 

国文学艺术界很多人都犯的一个致命错误，即把政治定义为理想， 

把理想曲解为政治。这两个名词的泛涵意义是不同的，虽然它们之 

间蒲某和相近意义3在这里我们就不做详尽的讨论了。总之，政治 

不能侵越艺术领域；这种目的性从根本上损坏了艺术品9我国文学 

艺术作品的低劣和贫乏壮况，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政治的目的作用 

造成的O
,那2,文电和艺术作品是不是不能表现社会K历史了呢？并不 

是这样。
克/齐认为冬“世界全是直觉品，其中可证明为实际存在的， 

就是历史的直觉品。”“历史介乎二者（直觉与概念）之间，它好 

象是搂在概念一起的直觉产品：即一方面把一些哲学的分别接受过 

来9 一方面仍是具体的和个别的艺术的产品。”这科中介作用给了 

我们更为深奥广阔的东西：“直觉给我们的是世界，是现象；概念 

给我们的是本体，是心灵。”当我们要表现历史的时候，哲学一 

历史的总体意识和历史的表现品仍旧是一体的，即“直觉即表现” 

的关系。
并不是所有的文学艺术作品都和宏观的历史意识构成这种双度 

的亠体关系。克罗齐写道：“在直觉里一切都是实在的.所以没有 

一件事物是实在妁。只是到了较后的阶段，心灵才分出外表的与内 

在的，所希望；与所想象的，主体与客体（对象）之类的概念。只: 

有在这较后的曲段，心灵才分辨历史的与非历史的直觉品，真实的 

与非真实的，索真实根据的想象与纯粹的想象。”作为非历史的即 

纯粹的艺术作品，更是可以自由存在的？它们可以作为非历史的直

,，一一 6 7



宁勢与历史啰堂；吗:却苦岁蟒的然哪维妇章駅缸.

■祚了 ％%茎1责謎赤；/，：三八?不；:屋噫；；二

■? ・£1」£參中的•自明竭优修噺乏箇碱毒鶉俺柱工
」.号春孝叫W於女鋼步西治裁者其鉱目曲麻而薪族瘍泰丕Q

选挣」殯。同时根擔“直竝却表现尊选个匚体陳無礬羡錮善蹄N 
:：Y、：能分杆也里与嘉罗齐所遹楼现蓝馥患善防獭義蚪縈 

,：哮到的L支确懑起学党；不知言许I急显薪以乏术能就酊 

. .为意念”手业j目优那行去二家的松豢的原蔚二?嚏域號公對的是：

意晶奮界悬经蓝人㈱目落：幻:专了的理怨加嬴肃盍篆真能惑 

“「42元丛麥江，二

.「W不至学程出%艺术I@；给y .：『:小；Kl< ： 

因为他我蹿哪的薪約崇学思承僦釁的就被編皤瀚:普举也

, U「六法，有読。着重添讨了艺有―麦琳々织和艺， 

术方为艺有充诙必须录独立於这一原见,这青冬莓二善於交笄情况'' 

.而沦扣「疋涔两方志的浜行孕；我餐行後说/方壬一工的和独 

一国讯李则就不成其为艺优S人是自—、三工-不不― 
■:養古龍倉爛雙雙并非没宿给我他瘴為, 

「二能密运爱扇河艺术之火「,；：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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